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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

昂扬向下

昂首向前



1962年，在为BBC广播节目“普拉斯新作朗读”所写的文稿里，普拉斯说：“我的这几首新诗[image: 包括《申请人》《拉撒路夫人》《爸爸》《雾中羊》《爱丽尔》《死亡公司》《尼克与烛台》和《高烧103度》。]​有一个共通点：它们的写作时间都是凌晨四点左右——公鸡啼叫前，婴儿啼哭前……它们的另一个共通点，或许就是，它们是为耳朵而非眼睛而作。”

什么是“为耳朵而作”？

诗的“声音”不止于各式押韵及音步设置所形成的节奏，也不止于意象意群、标点语序的调制和诗行的切割所营造的旋律。

试举几个不具有概括性的例子：

• 艾略特的《荒原》开头：“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在死去的土地上培育（breeding）丁香，混合（mixing）着记忆和欲望，用春（spring）雨滋扰（stirring）迟钝的根。冬天（winter）温暖我们，给大地盖上（covering）惯忘的雪，用风干的块茎喂养（feeding）些许生命。……”五个通过诗行的切割分别出现在一、二、三、五、六行行末的“-ing”，连同“spring”中的“-ing”和“winter”中的“-in-”，让人联想到的，便是连连敲响的丧钟。

• 朱生豪将哈姆雷特的“to be or not to be”译为“生存还是毁灭”，虽有意义上的偏离，却不失为美妙的偏离：“六字”对“六词”，“六音”对“六音”，以及“平（生）——平（存）——平（还）——仄（是）——仄（毁）——（仄）灭”的平仄方式是对原文神韵的完美呈现，仿佛莎士比亚为哈姆雷特设定的调子便是，“to be or”——上扬，似乌云在聚拢，“not to be”——下顿，如三声雷霆。

• 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无文本听得诵读之际，大多数人在听到颈联的“舟”“翁”后马上听到尾联，听到的自是“独钓寒江雪”，但仍更多地沉醉于首联的“鸟飞绝”和颔联的“人踪灭”里的人，听到的便可能是“独吊寒江雪”。

• 普拉斯的《三个女人》中三个不同身份的女人的三种不同口吻，《爸爸》中青少年的口吻，《边缘》中冷眼旁观者的口吻。《事件》中，“（我听见猫头鹰啼）发自它寒冷的靛蓝”一句原文为“From its cold indigo”，“indigo”意为“靛蓝”，但在发音上极接近“in the ego”，意为“自我中”，若以此来理解，本句或可译为“发自它自我中的寒冷”，若非读诗而是听诗，更容易听到的是哪一种？同理，《伯克海滨》中的“蓝宝石”（sapphire）在发音上接近“悲伤的火”（sad fire），也可能是普拉斯有意为之的“声音游戏”。

我斗胆觉得，普拉斯的重要诗作都是为耳朵而作，是同一种声音所制造的不同效果。它明亮又阴狠，神秘又坦诚，亲近又疏离，痛快又审慎（甚至怯懦）。评论家把普拉斯归为“自白派”诗人，我同意这个说法，如果所谓“自白”不是“自我坦白”或“自我告白”或“自我辩白”，而是“EPUB...自觉的独白”。

我也斗胆建议读者了解以上这些信息后，便进入诗的阅读（与倾听）。以下这份简单的“年表”包含普拉斯的主要生平和部分诗作的注解。

普拉斯年表

“灰烬里

“在灰烬之中

我披着红发升起

吃男人像吃空气。”

——《拉撒路夫人》

1932—1955

1932年10月27日，西尔维娅·普拉斯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童年在海边小镇温斯洛普（Winthrop）度过。她母亲是第一代有奥地利血统的美国人，父亲是德国裔波兰人，二者都是大学教师，后者还是国际知名的蜂类研究权威。

普拉斯天赋异禀，很小就开始写作、画画，八岁便有作品发表。但她八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对普拉斯来说，父亲的早逝是一座“巨像”的坍塌，留下了终其一生都不曾抚平（甚至日渐深化）、像定时炸弹一样的创伤。从此，或许一如她在《巨像》（1959）里写的：“我的时光嫁给了阴影。”甚至有评论说，她的所有诗里，或远或近，那个由她对父亲的复杂感情化作的幽灵，都一直存在，影响着诗的力场。

1950年，普拉斯进入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就读，多次在创作比赛中获奖。1951年，她获得《小姐》（Mademoiselle）杂志小说奖。1952年，她赢得两项史密斯学院的诗歌奖。同年暑期，她应《小姐》杂志之邀赴纽约担任特约编辑，但返家后，她陷入了“六个月的崩溃”（普拉斯语）；其间，她试图服安眠药自杀，在屋底和地面之间的黑暗中躺了三天后才被发现并送到精神病院接受电击治疗。在《爸爸》（1962）中，普拉斯写道：“二十岁时我试过死/想回去，回去，回去找你。/我觉得哪怕是骨头也可以。”

1955年，普拉斯以最优异成绩从史密斯学院毕业，凭富布赖特奖学金（Fulbright Scholarship）赴剑桥大学深造。

休斯曾写道：“无论面对怎样的教育方法，西尔维娅都是完美的学生：每一堂课，她都加倍努力。她拥有惊人的意志力，一心追求优异。……无论何时，她都决不允许自己变成无关紧要、力有不及的人。她最害怕的事情莫过于有一天，她会生活在爱的天赋之外；在她看来，爱的天赋与勇气——用她自己话来说——与‘胆子’无异。”

1956

2月，她在剑桥邂逅了后来的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金童玉女”一拍即合，迅速坠入情网。6月，她去了罗马和巴黎，独自旅行。6月16日，她与休斯结婚。普拉斯曾说，休斯是“唯一能和我匹配的男子”。

这一年，普拉斯开始为她准备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写作，同时忙于学业、家务、为休斯投稿。

选诗1．《特德颂》（1956-4-21）

作于与休斯热恋期间，诗中强劲的“内韵-尾韵”组合仿佛她的砰砰心跳，她炽烈（到不免极端）的爱尽显无遗。休斯素以写动物诗见长，对各种动物都极为了解。

1957

6月，在剑桥取得文学硕士学位的普拉斯和休斯一起移居美国。10月，她应邀开始在史密斯学院任教，她的同事曾评价她是“英语系有史以来最好的两三位讲师之一”。

选诗2．《夜班》（1957）

诗中那台“机器”既像是需要一刻不停去“伺候”的“生活机器”，又像是在创作上遇到瓶颈的EPUB...“大脑”。

1958

年初，普拉斯继续任教于史密斯学院，休斯则任教于马萨诸塞大学。春季的某个时候，两人决定辞去教职，尝试凭稿费生活，后搬至波士顿。这一年间，普拉斯在写作上遇到很大困难，进行了不少固定主题的写作和有意为之的风格实践，以此纾解压力。

选诗3．《五寻深处》（1958）

普拉斯第一首将父亲神格化为“父-海神-缪斯”（father sea god-muse）的诗作。创作时，普拉斯正阅读法国海洋探险家、导演雅克——伊夫·库斯托（Jacques-Yves Cousteau）关于海底世界的书籍。

“五寻深处”（full fathom five）一语典出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精灵爱丽尔的挽歌：

五寻深处躺着你父亲

他骨头已化作珊瑚：

那些珍珠是他的眼睛：

他的一切都不曾朽腐，

只是被大海一番更制，

成了富丽新奇的东西。

海女仙时时为他报丧：

听！我听见：那叮咚声响。

1959

普拉斯与休斯在波士顿一直居住至1959年6月。其间，为了摆脱写作上遇到的瓶颈和尚处于早期的忧郁症，她前往麻省综合医院精神科供职，做秘书工作；这段工作经历成了普拉斯最出色的短篇小说之一《约翰尼·派尼克与梦经》（Johnny Panic and the Bible of Dreams）的基础。同时，她和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乔治·史塔巴克（George Starbuck）一起参加了由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开设的写作课程，并与曾经的心理医生恢复联系，开始寻求治疗。7月，她与休斯一路野营，驾车周游美国。9月，他们受邀进驻“雅斗”（Yaddo），一个位于纽约市郊的著名艺术家社区。在“雅斗”期间，普拉斯灵感汹涌，在创作上取得了不小的突破。

同年，休斯获得一笔古根海姆基金会奖金；有了这笔钱，外加其他积蓄，两人于12月启程前往欧洲。

选诗4．《巨像》（1959）

普拉斯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诗集的命名诗，普拉斯对父亲终归徒劳的“日常重建”。

选诗5．《生日诗》（1959-11-4）

创意源于西奥多·罗特克（Theodore Roethke）的诗作在普拉斯心中引起的强烈共鸣，其具体的构思始于“雅斗”。10月22日，普拉斯在日记中写道：“播下野心勃勃的种子，为一首由数个独立的章节构成的长诗。关于她的生日[image: 10月27日是普拉斯的生日。]​。一场关于精神病院的思索，性质：工具的意义，暖房，花店，生动却不连贯的隧道。一次冒险。永不结束。发展。重生。绝望。老女人。灯光打暗。”11月4日，她又写道：“在‘生日诗’系列里，我神奇地写出了七首诗；还有之前那两首小诗《庄园里的花园》和《巨像》，我觉得很有色彩，也很有趣。但那本诗集EPUB..."#footnote_3" id="footnote_ref_3">[image: 指诗集《巨像》。]​就好像死了一样。如此久远，如此遥遥。它几乎不可能找到出版的机会：刚把它寄给第七个……别无他法，只能试着让它在英国出版。”

1960

普拉斯与休斯于1959年圣诞前回到英国，在伦敦找到一间公寓。1960年2月，她与英国海尼曼出版社（Heinemann）签署了她的首部诗集《巨像》的出版合同。4月1日，她和休斯的女儿弗里达（Frieda）在家出生。10月，诗集《巨像》在伦敦出版。

选诗6．《情书》（1960-10-16）

“我一下就认出了你”，因你而变得“透明”。

选诗7．《东方三博士》（1960-10-17）

普拉斯在BBC广播朗读节目上介绍此诗：“抽象概念，顾名思义，是回避生活的，其构建不以生活中种种细微而足具活力的复杂因素为转移。在《东方三博士》这首诗里，我想象哲人们的绝对观念围聚在一个新生女婴的床边，她什么都不是，只是生命。”

1961

1961年春到初夏，普拉斯创作了描写精神崩溃历程、探索黑暗的内心世界的半自传小说《钟形罩》（The Bell Jar）。夏天，她与休斯在德文郡一座小镇上买下一栋古老的茅草房，于9月搬入。

选诗8．《晨歌》（1961-2-19）

对孩子的无尽温柔，却有幽幽失落：“我不比那蒸馏出/一面镜子来照它自己随风摆布慢慢被抹消的云/更像你的母亲。”

选诗9．《不孕的女人》（1961-2-21）

普拉斯认为生育是女性天职，不孕是贫瘠的象征；此诗可能是因1961年2月的不幸流产有感而作。

选诗10．《郁金香》（1961-3-18）

郁金香是生命的象征。休斯曾写道，“《郁金香》是即将来临的一切[image: 指普拉斯为诗集《爱丽尔》所作的一系列诗，“爱丽尔诗”在风格上和普拉斯之前的诗作大不相同。]​的第一个标志。”这首诗“来得极快，有写急信的那种感觉”。自这首诗起，她的所有诗作几乎都以这样的方式写就。

选诗11．《对手》（1961-7）

一对夫妻，两个在艺术上相爱相杀的“对手”；“你”或许在神游非洲，找你的飞禽走兽，心却想着“我”。

英国评论家阿尔瓦雷斯（Al Alvarez）在评论1962年10月至11月普拉斯婚变后的爆发式创作时曾说：“……缪斯的不忠远比夫妻因外在诱惑而背叛来得难以忍受。”

1962

1月17日，普拉斯与休斯的第二个孩子——儿子尼古拉斯——出生。5月，《巨像》在美国由诺夫（Knopf）出版社出版。同年EPUB...，她在英国与海尼曼出版社签署了《钟形罩》的出版合同。美国哈珀斯（Harper’s）出版社和诺夫出版社都拒绝出版这部小说。

7月，普拉斯发现了休斯与他们的朋友阿西娅·威维尔（Assia Wevill）的婚外情。休斯的背叛如同另一尊“巨像”的坍塌。《特德颂》里那个“亚当的女人”有多“喜悦”，此时的普拉斯便有多痛苦。

10月，在普拉斯的坚持下，二人分居。休斯离去后，在生活上，她一直依赖“家庭援助”[image: 指有偿提供日常照料的服务。]​。工作上，她开始往返伦敦与德文郡，开始与BBC合作，同时在伦敦寻找住处。其间，《钟形罩》被海尼曼出版社接受。

这一年的10月和11月，普拉斯极为高产，两个月里，她创作了二十余首“爱丽尔诗”。这些后来被视为普拉斯不朽艺术最重要组成部分的诗在投稿后有绝大多数被退稿，但普拉斯仍坚持创作，在给母亲的一封信里，她说：“我写的是我一生中最好的诗。”休斯曾写道：“‘爱丽尔诗’记录了普拉斯在面对一种双重处境时所作的挣扎：当时，她和她丈夫突然分居，而她父亲的死对她造成的长期创伤也恰好在同一时间演变成一场危机。面对这些异常强烈的负面情感和其他相关的负面感受，她奋力反抗，在斗争中同她的孩子们和在她看来已重获新生的自我一起创造新的生活，并抱着非凡的决心和积极的态度写下了定稿于1962年12月2日之前的这些诗作。”[image: 《雾中羊》定稿于1962年12月2日，被视为这一高产时期的结束点；次年1月28日，普拉斯修改了《雾中羊》，这标志着普拉斯临终前高产的两周时间的开端。发生在这两个时期的作品之间的改变或许可以用“情绪由乐转悲，灵感由吉转凶”来描述。]​

12月，她带着两个孩子移居伦敦，住进了一间叶芝曾居住过的公寓。她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叶芝住过的房子，此时此刻，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很多。”

选诗12．《三个女人》（1962-3）

普拉斯应邀为广播节目而作的诗剧。三个女人，三个身份，三个声音。

第一个声音：“抱住他前……我的心，用它的爱都做了什么？”

第二个声音：“他们是嫉妒的诸神/自己扁平，就要全世界跟他们一样。……我不是影子。”

第三个声音：“我是个走出医院的伤口。……我还是一样年轻。我少了什么？”

选诗13．《小赋格》（1962-4-2）

对音乐，普拉斯一直没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但大约在这一时期，她对贝多芬的晚期四重奏，尤其是创作于1825年至1826年的《大赋格》曲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

选诗14．《渡水》（1962-4-4）

两个“黑色的，纸剪（会不会让你想起‘扁平’？）的人”要渡过水去，可“世界”却都“从桨上摇落”。

选诗15．《榆树》（1962-4-19）

普拉斯在德文郡的茅草屋旁有一株浓荫蔽日的巨大山榆。

为这首诗，普拉斯打下了多达二十一页的草稿，从这些草稿中，她提炼出以下这十行诗：<EPUB.../p>

她不轻松，她不安宁；

她像颗心，在我的山丘上搏动。

月亮被她的神经系统缠住。

我激动，看它困在那儿。

它好像是她为我捉住的东西。




夜是一潭蓝水；她安静极了。

在中心，她很静，因智慧而静。

月亮被放走，像死了一样。

现在她自己在变暗

沉进一个我根本看不见的黑暗世界。

几天后，她在这十行诗的基础上，写成了最终形态的《榆树》。

选诗16．《事件》（1962-5-21）

《小赋格》里，剩“一条腿，一副普鲁士脑子”的父亲让“我的记忆”也成了“跛子”。《事件》里，“我们瘸子般碰在一起”。

《晨歌》里，“清晰的母音升起像只只气球”；《事件》里，“难耐的母音响入我心”。

选诗17．《伯克海滨》（1962-6-30）

伯克海滨指诺曼底海岸上的一片沙滩，1961年6月，普拉斯曾到过这里。一座为伤残老兵和事故受害者而设的大医院望海坐落，病人会在沙滩上锻炼复健。诗中的葬礼是普拉斯的隔壁邻居珀西·基（Percy Key）的葬礼，他刚好死于普拉斯到访伯克海滨一年之后。

选诗18．《蜂会》（1962-10-3）

“蜜蜂组诗”其一。“组诗”五首都写于普拉斯婚姻破裂，与丈夫分居并独自于异乡抚养两名幼儿期间，诗中充满隐喻，如这首《蜂会》最后的“长长的白蜂箱”便有可能是在喻指棺材。一个有趣的点是，本诗中的“猩红”（scarlet）和“山楂”（hawthorn）会令人联想起美国作家霍桑（Hawthorne）和他的传世名著《红字》（The Scarlet Letter）。

普拉斯养过一房蜜蜂，并定期参加本地养蜂人协会组织的集会。这首诗取材于她第一次参加集会的经历。

选诗19．《蜂箱到来》（1962-10-4）

“蜜蜂组诗”其二。“婚变”来临，普拉斯像收到了一只里面漆黑嘈杂又充满危险的蜂箱一样，内心经历着恐惧、怜悯、愤怒又不乏亲切的复杂情感。该不该“释放”箱子里的东西？

选诗20．《蜂蜇》（1962-10-6）

“蜜蜂组诗”其三。结合“婚变”背景，“蜜蜂认出他，/如谎言般贴到他嘴上，/让他的容貌变得复杂”这样的句子很难让人不作某一方面的联想。

选诗21．《蜂群》（1962-10-7）

“蜜蜂组诗”其四。“蜜蜂组诗”于普拉斯的遗作诗集《爱丽尔》中发表。普拉斯生前编排《爱丽尔》手稿时，在《蜂群》标题前后加了括号，似对此诗是否发表或是否随其他四首作品一起发表心存犹豫。一些评论家认为此诗反映了普拉斯的历史观。

离巢的蜂群有时会在树上高高聚成球状，来决定去向。突然的噪响，比如枪声，能让蜂群降至低位，以便养蜂人将它们收入箱盒。之后，养蜂人会将群蜂抖至一个向上连结一个空巢的阔斜面上，蜂会顺从地列队进入新巢。

EPUB...ass="content">选诗22．《过冬》（1962-10-9）

“蜜蜂组诗”其五。普拉斯亲订版诗集《爱丽尔》以《晨歌》开篇，以《过冬》收尾，以《晨歌》中的第一个词“爱”开始，以《过冬》中的最后一词“春天”结束。

巢内温度低时，蜜蜂会聚集成球以御寒。

选诗23．《申请人》（1962-10-11）

普拉斯在BBC广播朗读节目上介绍此诗：“说话者是一名业务主管，某种态度苛刻的超级销售。他想确认申请人真的需要其公司出产的非凡产品，且保证会善待它。”

选诗24．《爸爸》（1962-10-12）

普拉斯在BBC广播朗读节目上介绍此诗：“这首诗里的说话者是一个有伊莱克特拉情结[image: 即恋父情结。]​的女孩。她觉得父亲是上帝，父亲却死了。让情况变得更复杂的是，她父亲是个纳粹，而母亲有可能有犹太血统。在女儿身上，这两种品质互相结合，又互相瘫痪——她得再度演绎那可怕的小寓言，才能摆脱它的影响。”

选诗25．《美杜莎》（1962-10-16）

普拉斯的母亲曾至英国照顾遭受婚变的普拉斯。普拉斯以美杜莎暗喻和她关系复杂的母亲。父亲的早逝也早早为普拉斯和母亲的关系蒙上了阴影。怎样的情感能孕育出“大西洋电缆”这样的喻体？

选诗26．《狱卒》（1962-10-17）

狱卒和囚犯，加害者和受害者，或许还是夫妻，是男女；迷药七小时（甚至七十年、七百年）的药效过去，“我”觉醒，发现“没了我”，你“又/能怎样”？

选诗27．《莱斯博斯》（1962-10-18）

“酸做的花瓶啊，/你装的可全都是爱。你知道你恨的是谁。”

选诗28．《高烧103度》（1962-10-20）

普拉斯在BBC广播朗读节目上介绍此诗：“这首诗讲述两种火——让人痛苦的地狱之火，和让人纯净的天堂之火。随着诗文的展开，第一种火在饱经折磨后提升为第二种火。”

选诗29．《爱丽尔》（1962-10-27）

普拉斯的“骑马诗”之一。创作于普拉斯三十岁生日当天。

普拉斯在BBC广播朗读节目上介绍此诗：“一首骑马诗。叫《爱丽尔》，是我尤其喜爱的一匹马的名字。”

“Ariel”既是莎剧《暴风雨》中的精灵，也是普拉斯在德文郡达特穆尔高地一所骑行学校练习骑马时的坐骑。

选诗30．《尼克与烛台》（1962-10-29）

普拉斯在BBC广播朗读节目上介绍此诗：“在这首诗里，一个母亲在烛光里照料她的婴儿，并在他身上发现了一种美，它或许无法隔绝俗世苦厄，却能救赎她的苦厄。”

选诗31．《拉撒路夫人》（1962-10EPUB...-23—10-29）

普拉斯在BBC广播朗读节目上介绍此诗：“说话者是一个有着卓越又可怕的再生天赋的女人。唯一的麻烦是，要再生，她必须先死去。说她是凤凰，或者自由意志的精灵等，都行。同时，她也只是一个善良、朴实，又足智多谋的女人。”

选诗32．《夜舞》（1962-11-6）

普拉斯为儿子尼古拉斯所作，“夜舞”指普拉斯的儿子夜里在婴儿床上的手舞足蹈。

选诗33．《死亡公司》（1962-11-14）

普拉斯在BBC广播朗读节目上介绍此诗：“这首诗关于死亡的双重本质或精神分裂本质——威廉·布莱克的死亡面具[image: 即死后制成的面部蜡像。]​大理石般的冷酷，以及蠕虫、水和其他分解代谢物质令人生惧的柔软；这两种特质密不可分。我将这两个死亡的面向想象成两个男人，两个前来造访的生意上的朋友。”

实际情况据说是：两位男士前来造访，好意以高薪邀请休斯到国外工作生活，普拉斯对他们心生憎恶。

选诗34．《冬树》（1962-11-26）

《特德颂》里，“斑鸠在他的林子里歇着，/把歌都抽出褶子来迎合/他漫步的心情”；《冬树》里，“斑鸠的影子在吟唱，却无从安慰”。

选诗35．《巴西利亚》（1962-12-1）

“我的孩子是一根钉子/被敲啊敲”。《三个女人》里的“第二个声音”说：“嗒，嗒，嗒，是钢钉。我有所欠缺。”

1963

英国遭遇一百五十年来最寒冷的冬天。1月23日，《钟形罩》署笔名维多利亚·卢卡斯（Victoria Lucas）在英国出版，它招致的评论让普拉斯陷入焦虑。这份焦虑，连同没有预兆的断水断电、连续袭来的流感和孩子的不断生病，让普拉斯的抑郁症更趋恶化。医生开出的抗抑郁药正是在美国时普拉斯用过且用后反应很糟的药，但在英国开出的药换了商标，她并不知道她用的正是她该避免使用的药。

2月11日，普拉斯用瓦斯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在自杀前，她为睡梦中的两个孩子准备了早餐，还在纸条上写明“请打电话给霍德医生”。

从搬至伦敦到离世的短暂时间里，普拉斯完成了十一首遗作。

选诗36．《雾中羊》（1962-12-2，1963-1-28修订）

普拉斯的“骑马诗”之一。在基督教文化中，耶稣常被称为“上帝的羔羊”。

这次骑行和《爱丽尔》中的骑行发生在同一个地方，骑的也是同一匹马。

普拉斯在BBC广播朗读节目上介绍此诗：“在这首诗里，说话者的马以一种慢慢、冷冷的步伐走下碎石山坡，朝底下的马厩而去。时间是十二月。起了雾。雾里有羊。”

这首诗极可能是普拉斯唯一一首在打印稿上注明了两个日期的诗作，似乎对她来说，这首诗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普拉斯在1962年12月2日的打印稿显示，诗的最后三行为：

Patriarchs till now immobile


  
  
[image: ]
《特德·休斯》（Ted Hughes），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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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德颂

1956-4-21

1956年4月21日



我男人的靴子嘎吱一踩

燕麦就伸出绿芽；

他命名一只田凫，让溃散的兔子

活脱窜向那

活蹦乱跳地朝那个方向跑去

发嫩枝的黑莓篱笆，

还悄悄追踪红狐，精明的鼬鼠。




小土隆，他说，是刨洞

捣虫子窝点的鼹鼠弄的；

是蓝的，鼹鼠的皮毛。他用

岩石把球石英砸开，

举起白垩燧石；剥了皮的色彩

成熟，在日晖里，忽变醇浓的棕。




他随便一眼，荒地便有产出：

每一片手指犁过的田土

都吐出茎，叶，鼓着果实的翡翠；

难得那谷物闪闪涌出，

他早早搬运自如；

鸟会遵命筑巢，只等手坚定一挥。




斑鸠在他的林子里歇着，

把歌都抽出褶子来迎合

他漫步的心情；这亚当的女人

怎能不喜悦满满

当无边大地受他话语的召唤

跃然把如此血统称赞！

Ode for Ted

献给泰德的颂歌

From under crunch of my man's boot

从我丈夫靴子的鞋底下面……

green oat-sprouts jut;

绿色的燕麦芽高高挺立着。

he names a lapwing, starts rabbits in a rout

他给一只杓鹬起了名字，还让一群兔子四散奔逃。

legging it most nimble

动作最为敏捷

to sprigged hedge of bramble,

长满了荆棘的灌木丛……

stalks red fox, shrewd stoat.

追踪红狐，狡猾的鼬鼠。




Loam-humps, he says, moles shunt

他说，那些土堆其实是鼹鼠挖洞时形成的。

up from delved worm-haunt;

从那些充满蠕虫、阴森恐怖的地方爬了出来……

blue fur, moles have; hefting chalk-hulled flintEPUB...p>

鼹鼠拥有蓝色的毛皮，它们会手持由白垩制成的石器进行捕猎。

he with rock splits open

他用岩石将地面劈开。

knobbed quartz; flayed colors ripen

带结节状的石英；那些被剥离出来的色彩正在逐渐成熟。

rich, brown, sudden in sunlight.

呈丰富的棕色，在阳光下会显得格外鲜艳。




For his least look, scant acres yield:

他只需稍加关注，那些原本贫瘠的土地就能产出丰富的收获。

each finger-furrowed field

每一块布满沟壑的田地

heaves forth stalk, leaf, fruit-nubbed emerald;

它长出茎杆、叶片，以及结有果实的翠绿枝条；

bright grain sprung so rarely

优质谷物实在难得一见。

he hauls to his will early;

他总是随心所欲地早早起床。

at his hand's staunch hest, birds build.

在人类坚定的帮助下，鸟类才能筑巢繁衍。




Ringdoves roost well within his wood,

斑鸠们在他的树林里安详地栖息着。

shirr songs to suit which mood

根据不同的心情来选择相应的歌曲来歌唱

he saunters in; how but most glad

他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怎能不让人感到无比高兴呢？

could be this adam's woman

也许她就是亚当的女人吧。

when all earth his words do summon

当他的话语真正能够召唤出整个世界之时……

leaps to laud such man's blood!

人们纷纷称赞这种人的勇气！

21 April 1956

1956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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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班

1957



不是心，在跳动。

那闷沉的轰响，遥远的

铿锵，不是耳中的血

在鼓动任何狂热




要强加给夜晚。

必须强行施加在夜晚。

噪声从外面传来：

这起爆的金属

显然原产于这些




寂静的郊区：没人

被惊着，尽管这声响

重击连连，撼动地面。

我来时它扎下了根




直到砰砰的源头，被暴露，

驳了愚蠢的猜测：

巨大的锤子被主街银厂的

窗框出，随

窗框凸了出来，随之……




轮子转动，被吊起，

停住，让金属和木头的

吨位垂直落下；

震昏了骨髓。白汗衫的男人

这种震动简直让人的骨髓都为之震颤。那个穿着白色汗衫的男人……




围成了圈，一刻

他们围成了一个圈，就那么一刻而已。

不停地伺候那些润滑过的机器，

一刻不停，伺候那又钝

又迟钝的东西，一刻也不停地为其提供服务。

又不知疲倦的事实。

Night Shift

夜班

It was not a heart, beating.

那并不是正在跳动的心脏。

That muted boom, that clangor

那种微弱的轰鸣声，那种刺耳的金属碰撞声……

Far off, not blood in the ears

在很远的地方……耳边并没有血液流动的声音……

Drumming up any fever

故意夸大事情的严重性




To impose on the evening.

在傍晚时分进行。

The noise came from outside:

噪音是从外面传来的。

A metal detonating

一种用于引发金属爆炸的物质

Native, evidently, to

显然，这是原产于……的植物。




These stilled suburbs: nobody

这些寂静的郊区：没有人。<EPUB.../p>

Startled at it, though the sound

听到这个声音，我吓了一跳。

Shook the ground with its pounding.

它的剧烈震动让地面都为之震动。

It took root at my coming

它在我即将到来的时刻生根发芽了。




Till the thudding source, exposed,

直到那个发出沉闷声响的源头被暴露出来……

Confounded inept guesswork:

这些混乱而无能的猜测……

Framed in windows of Main Street’s

被映照在主街的窗户之中……

Silver factory, immense

银器工厂，规模庞大




Hammers hoisted, wheels turning,

锤子高高举起，车轮开始转动……

Stalled, let fall their vertical

停滞不前，它们便垂直坠落下去……

Tonnage of metal and wood;

金属与木材的重量；

Stunned the marrow. Men in white

令人震惊至极。那些穿白衣服的人……




Undershirts circled, tending

汗衫在身上打转，不断滑动……

Without stop those greased machines,

那些涂了油的机器一直在不停地运转着。

Tending, without stop, the blunt

不停地照料着那把钝刀……

Indefatigable fact.

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1957


[image: ]
《西班牙厨房系列：汽油炉、油罐、牛奶瓶和炖锅》（Spanish Kitchen Range: with Petrol Stove, Oil Bot tles, Milk Can and Stew Pot），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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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寻[image: 1英寻约为1.83米。]​深处

1958



老爸，你很少浮上水面。

只当海冰冷冲刷，你才随潮水

一起涌来，被白沫




覆盖：白发，白须，被远远撒开的

一张拖网，起起，落落，伴海浪

成峰入谷。你披散的头发




辐射般长长漂出

几里，起皱的发束在里面

打结，纠绊，活过了




久远又不可思议的

起源神话。你渐漂渐近

如贯着龙骨的北国




冰山，被航船绕过，

无人测深。所有晦暗

都始于一种危险：




你有不少危险。我

不忍多看，但你的形体正经受

某种奇怪的损害




在死去般：水汽就这么

在拂晓的海面解散，透明。

关于你葬身海底




有污浊的流言，我

半信半疑：你再次现身

证流言浅陋，




你满面纹理如古老

沟堑，让时间的细流徒然淌下：

岁月如雨般捶打




那打不垮的海壑

洋壕。漩涡简直有圣贤的

幽默和耐力




足以让大地

根基和天空的脊梁陷落。

腰以下，你或许绕成




迷宫似的一团

在指节、胫骨和头骨堆里

扎下深根。你神秘，




在任何还没失去理智的人

都没见过的肩下，

你蔑视提问；




你蔑视其他神格。

我冷冷走在你王国的边界

在无谓地流亡。




你铺着贝壳的床我记得。

父亲，这浓稠的空气满是杀意。

我情愿我呼吸的是水。

Full Fathom Five

深不可测

Old man, you surface seldom.

老兄，你很少露面啊。

Then you come in with the tide's coming

然后你便随着潮水一起涌了进来。

When seas wash cold, foam

当海水变得冰冷、泛起泡沫时……




Capped: white hair, white bearEPUB...d, far-flung,

特征：白发、白胡子，衣着朴素。

A dragnet, rising, falling, as waves

像波浪一样起伏着、升降着……

Crest and trough. Miles long

高潮与低谷，绵延数英里之久。




Extend the radical sheaves

扩展这些根式层结构

Of your spread hair, in which wrinkling skeins

你那散乱的头发，那些卷曲的发丝……

Knotted, caught, survives

被缠住、被卡住，但依然存活下来。




The old myth of orgins

关于起源的古老传说

Unimaginable. You float near

简直难以想象。你漂浮在附近……

As keeled ice-mountains

那些呈船形的冰山




Of the north, to be steered clear

在北方，必须避开那里。

Of, not fathomed. All obscurity

无法理解，完全晦涩难懂。

Starts with a danger:

一切都是从危险开始的……




Your dangers are many. I

你面临的危险很多。我……

Cannot look much but your form suffers

看起来你的状态确实不太好。

Some strange injury

一些奇怪的伤势




And seems to die: so vapors

似乎会死亡……那些蒸汽也是如此。

Ravel to clearness on the dawn sea.

在黎明的海面上，一切渐渐变得清晰明了。

The muddy rumors

那些荒谬的谣言




Of your burial move me

你的葬礼仪式让我感到十分难过。

To half-believe: your reappearance

半信半疑地期待着：你的再次出现……

Proves rumors shallow,

这些传闻其实很肤浅，这一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For the archaic trenched lines

对于那些古老而幽深的沟渠……

Of your grained face shed time in runnels:

在你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时光正如细流般悄然流逝……

Ages beat like rains

岁月如雨般流逝。




On the unbeaten channels

在那些从未被击败过的频道上……

Of the ocean. Such sage humor and

来自海洋……如此睿智而幽默的智慧EPUB...……

Durance are whirlpools

杜朗斯河地区的漩涡十分厉害。




To make away with the ground

霸占那块土地

Work of the earth and the sky's ridgepole.

大地与天空共同创造的作品。

Waist down, you may wind

如果把衣服往下拉，可能会缠住身体。




One labyrinthine tangle

一片错综复杂的迷宫

To root deep among knuckles, shinbones,

深深扎根于指关节、胫骨之中……

Skulls. Inscrutable,

头骨。那些难以理解的图案……




Below shoulders not once

从未有低于肩膀的位置被触碰过

Seen by any man who kept his head,

任何头脑清醒的男子都会看到这一幕。

You defy questions;

你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You defy other godhood.

你挑战着其他神明。

I walk dry on your kingdom's border

我径直走过了你王国的边界。

Exiled to no good.

被流放，却没有任何好处。




Your shelled bed I remember.

我记得你那个被炮弹炸毁的床。

Father, this thick air is murderous.

父亲，这种浑浊的空气简直有毒，会致命的。

I would breathe water.

我会吸入水。

1958


[image: ]
《科德角石港外的船》（Boat off Rock Harbour, Cape Cod）





	注释1：1英寻约为1.83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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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像

1959



我无法再完整地拼起你来，

补好，胶好，正确地接合。

骡叫，猪呼噜和下流的咯咯咯

从你的巨唇间发出。

比谷仓边的空地还糟。




也许你自认在传达神谕，

是死者，或某个神明的喉舌。

三十年来我一直努力

铲除你喉头的淤泥。

我仍不明白。




提着胶锅和几桶来苏尔[image: 来苏尔（Lysol），一种消毒防腐药。]​登上小梯，

我像只服丧的蚂蚁

爬过你杂草丛生的脑门

去修补你无垠的头骨，清洁

你眼里光秃秃的墓白。




源自俄瑞斯忒亚[image: 《俄瑞斯忒亚》是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据神话故事改编的戏剧，描述古希腊统帅阿伽门农的儿子俄瑞斯忒斯因父亲为母所杀而弑母报仇，被坚持弑母是不赦之罪的复仇女神反复纠缠，不得安宁，最后在阿波罗和雅典娜的帮助下重获自由。阿波罗为俄瑞斯忒斯辩护称，父亲才是真正的播种者，一个人可以只有父亲而没有母亲，正如雅典娜是从宙斯的头里生出来的。]​的一拱蓝天

在我们头顶。喔，父亲，你孑然

一身，精辟沧桑如古罗马广场。

我在一座黑柏冈上打开午餐。

你一地带槽的骨头和茛苕似的头发




乱作古老的无序，连着天际。

雷霆一击都轰不出

这样的废墟。

夜夜，我蹲在你左耳的

丰饶角，躲着风，




数红色的星，绛紫的星。

太阳从你舌柱下升起。

我的时光嫁给了阴影。

我不再细听龙骨

在码头空石上刮出的声音。

The Colossus

巨人

I shall never get you put together entirely,

我永远也无法让你彻底恢复完整。

Pieced, glued, and properly jointed.

将其拆开、粘合，EPUB...然后确保各部分能够正确连接在一起。

Mule-bray, pig-grunt and bawdy cackles

骡子的叫声、猪的哼声，还有那些下流的咯咯笑声……

Proceed from your great lips.

让这些话语从你那美妙的嘴唇中流淌出来吧。

It's worse than a barnyard.

这里比牲口棚还要脏乱。




Perhaps you consider yourself an oracle,

也许你认为自己是个先知。

Mouthpiece of the dead, or of some god or other.

死者的代言人，或是某位神明的代言人。

Thirty years now I have labored

三十年来，我一直在不懈地努力工作。

To dredge the silt from your throat.

为了清除你喉咙里的淤泥。

I am none the wiser.

我还是不明白。




Scaling little ladders with gluepots and pails of Lysol

用胶水罐和一桶桶来苏尔清洁剂来攀爬那些小梯子

I crawl like an ant in mourning

我像一只正在哀悼的蚂蚁一样爬行。

Over the weedy acres of your brow

在你那布满杂草的额头上……

To mend the immense skull-plates and clear

修复那些巨大的头骨骨板，并消除障碍……

The bald, white tumuli of your eyes.

你那光秃秃的、呈白色的眼眶……




A blue sky out of the Oresteia

源自《奥瑞斯提亚》的蓝天意象

Arches above us. O father, all by yourself

我们头顶上是拱形的天花板。哦，父亲，这一切都是你独自完成的。

You are pithy and historical as the Roman Forum.

你的话语简洁精辟，而且充满历史底蕴，就像罗马广场一样。

I open my lunch on a hill of black cypress.

我在一片黑柏树丛中打开了我的午餐盒。

Your fluted bones and acanthine hair are littered

你的带凹槽的骨骼以及那些呈刺状的毛发，四处散落着……




In their old anarchy to the horizon-line.


  
  
生日诗

1959-11-4

1959年11月4日



1．谁

1. 谁

花月已结束。果实结出，

被吃掉或烂掉。我浑身是嘴。

十月是储藏的月份。




这棚屋霉得像木乃伊胃：

旧工具，把手和生锈的獠牙。

一屋子骷髅有家的感觉。




让我坐花盆里吧，

蜘蛛不会察觉。

我的心是一株停住的天竺葵。




风能不烦我的肺就好了。

有狗鼻子在闻花瓣。都倒开着。

都咯咯咯咯像绣球花丛。




腐烂的头给我安慰，

都是昨天才钉上了椽子：

不冬眠的囚犯。




甘蓝球：虫蛀的紫，上了银釉，

戴骡耳，披蛾子啃过的皮，但心地绿，

血管都白得像猪油。




喔，惯例之美！

橙黄的南瓜都没有眼睛。

这座座大厅满是觉得自己是鸟的女人。




这是所沉闷的学校。

我是根，石头，打猫头鹰的弹子，

什么梦也没有。




母亲，你就是那张

要以我为舌的嘴。他性之母

在吃我。呆望废纸篓的家伙，门廊的影子。




我说过：我小，我必须记住这个。

有这么巨大的花朵，

紫色红色的嘴，可爱极了。




一圈圈的黑莓茎弄哭过我。

现在它们把我像灯泡一样点亮。

好几个星期我什么都不记得。

2．暗房

这是栋阴暗的房子，很大。

我自己造的，

从安静的角落，一间一间，

咀着灰色的墙纸，

渗着胶水滴，

吹着口哨，扭着耳朵，

想着别的什么。




它有那么多地窖，

那么多鳗鱼似的地穴！

我圆得像猫头鹰，

看东西靠自己的光。

我随时能产一窝狗崽，

或生一匹马。我肚子在动。

我得弄更多地图。




这些流髓的隧道！

生着鼹鼠手，我吃了一路。

大口舔掉丛丛灌木

和一锅锅肉。

<EPUB...p class="wr-translation content">还有那些一锅锅的肉。
他在一口古井里住，

一个石洞。该怪他。

他是个肥种。




卵石发臭，萝卜似的房间。

细细的鼻孔在呼吸。

卑微的小小爱人！

微不足道，鼻子般没有骨头，

根肠里暖和，

一切都还好。

还有位母亲会让你好想抱抱。

3．美娜德[image: 美娜德（Maenad），酒神巴克斯的女祭司。]​

从前我没什么特别：

坐在父亲的豆荚树边

吃智慧的手指。

鸟儿产奶。

打雷我就在一块扁石下躲。




嘴的母亲她不喜欢我。

老爸缩成了娃娃。

喔，我大到回不去了：

鸟乳是羽毛，

豆荚叶都哑得像手。




没什么适合在这个月做。

死了的在葡萄叶里成熟。

有条红舌头在我们当中。

母亲，可别到这仓院里来，

我在变另一个人。




狗头，吞噬者：

喂我暗莓。

眼皮不会合上。时间

从太阳的大肚脐，它无尽的

闪烁上松开。

闪烁着，然后松开了。




我得整个吞掉。




女士，在月缸里的其他人——

这些睡醉的，手脚不和的人是谁？

这光线下血是黑的。

告诉我我的名字。

4．野兽

先前他半人半牛，

餐碟之王，我的幸运兽。

在他的空中封地，呼吸容易。

太阳在他的腋窝里坐。

什么都不会发霉。隐形的小人

全身心为他服务。

蓝姐妹送我上另一所学校。

猴子住傻瓜帽里。

他一个劲冲我飞吻。

我哪儿认得他。




又甩不掉他：

咕哝着爪子，泪汪汪的，可怜的

菲多[image: 菲多（fido）在拉丁文里意为“忠诚”，常用于指代狗。]​小妖，肠子的灵仆。

给他个垃圾桶就够。

黑暗是他的骨头。

随口叫个名字，他都会过来。




污泥坑，幸福的猪圈脸。

我嫁给了一壁橱垃圾。

在一潭鱼洼里过夜。

这儿的天总在陷落。

猪塘在窗边。

EPUB..."content">这一个月，星虫救不了我。

我在时间的肠端操持家务

蚂蚁和软体动物为伴，

空无女公爵，

发獠的新娘。

5．芦苇塘传来的笛声

寒冷在细细筛落，一层，一层，

到百合根这儿，我们的凉亭。

头顶，那把把夏日旧伞

萎缩如无髓的手。快没了遮掩。




天空的眼睛时时在拓展它空白的

疆域。星还一样地远。

蛙嘴鱼嘴已喝着

惰汁懒液，一切都沉进了




一层柔软的遗忘胎膜。

亡命的色彩消失。

那种逃亡般的色彩已经消失了。

石蚕在丝箱里昏昏沉沉，

头冒灵光的仙女都雕像般垂头打盹。




木偶，脱开了木偶师的牵线，

戴长角面具过夜。

这不是死亡，它比死亡安全。

生翅的神话再不会拉扯我们：




脱皮无舌，却在水面上一根

芦苇尖上歌唱了各各他山[image: 各各他山（golgotha），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

和一位婴儿指头般脆弱的神

将如何蜕去外壳，向天飞升。

6．焚巫

6. 焚烧巫师

市集上，他们正堆起干柴。

一丛阴影自是寒碜的外套。我住着

我自己的蜡像，一只娃娃的身体。

恶心由此开始：我是女巫们的标靶。

只有魔鬼能吃掉魔鬼。

在红叶之月，我爬上一张火床。




指责黑暗容易：一扇门的嘴巴，

地窖的肚子。他们吹灭了我的珠光。

一位长黑鞘翅的女士关我在鹦鹉笼里。

死人眼好大！

我和一个毛茸茸的幽灵很亲。

烟从这空罐子的喙里滚出。




如果我是个小孩，就没什么危害。

如果不到处走，就不会撞翻什么。我这么说着，

在锅盖下坐着，微小又呆滞，像一粒米。

他们把炉子烧旺，一圈接着一圈。

我们满是淀粉，我小小白白的同伴。我们生长。

一开始很痛。红舌们将教授真理。




甲壳虫之母，松开你的手吧：

我会从烛嘴里飞过，像只一点没焦的蛾子。

把我的形体还我。我准备好了，会解释我和尘土

在一块石头的阴影里结合的那些日子。

我脚踝发亮。亮攀上我大腿。

我迷糊了，迷糊，在这整片光亮的长袍里。

7．石

这就是那修人的城市。

我躺在一块大铁砧上。

我掉出那片光时




平坦的蓝天圈

蔚蓝EPUB...而平坦的天空

飞落像娃娃的帽子。我进入

冷漠的胃，那无言的壁橱。




碾槌的母亲把我变小。

我变成一块静止的卵石。

肚石都不争不躁，




头石[image: “头石”原文为“head-stone”，意为“墓碑”“墓石”，但此处为统一全诗意象关系，对应前文中的“肚石”（the stones of the belly），直译为“头石”。]​安安静静，没遭任何推搡。

只有那嘴洞吹起调子，

静矿场上




胡搅蛮缠的蟋蟀。

城里的人听见了声音。

都不多说什么，分头搜捕那些石头，




嘴洞在嚷嚷它们的位置。

我醉得像个胎儿

吮着黑暗的乳头。




食物管缠我抱我。海绵吻走我的青苔。

珠宝大师起手运凿

撬开一只石眼。




这是在地狱过后：我看见了光。

一阵风拔掉了耳腔的

塞子，这多愁的老翁。




水安抚燧唇，

日光把单调铺到墙上。

移植手乐呵呵的，




热着钳子，举起精致的锤子。

一股电流鼓动电线

电压渐涨。肠线缝合我的裂缝。




一工匠扛着副粉红的躯干经过。

库房里存满心脏。

这是备用器官之城。




我襁褓中的腿和胳膊如橡胶般芬芳。

这儿的人能诊修脑袋或任何肢体。

到周五，小孩们跑来




用他们的钩子换手。

死人把眼睛都留给别人。

爱是我那秃头护士的制服。




爱是我咒语的筋骨。

花瓶，被修复，又装起

难懂的玫瑰。




十指合成能盛起阴影的碗。

十根手指合在一起，就能构成一个能够容纳阴影的“碗”。

修过的地方发痒。也没事可做。

我会好到像新的一样。

Poem for a Birthday

生日诗

1. Who

1. 是谁

The month of flowering's finished. The fruit's in

开花期已经结束了，果实已经形成了。

Eaten or rotten. I am all mouth.

要么被吃掉了，要么已经腐烂了。我现在满口都是食物残渣。

October's the month for storage.

十月正是进行储存的理EPUB...想月份。




This shed's fusty as a mummy's stomach:

这个棚子里的气氛闷得要命，简直像墓穴里一样糟糕。

Old tools, handles and rusty tusks.

旧工具、把手，以及生锈的獠牙。

I am at home here among the dead heads.

我现在呆在家里，周围尽是一些无用的人。




Let me sit in a flowerpot,

让我坐在花盆里吧。

The spiders won't notice.

蜘蛛们不会注意到的。

My heart is a stopped geranium.

我的心，就像一朵已经停止生长的天竺葵。




If only the wind would leave my lungs alone.

要是风能别再困扰我的肺部该多好。

Dogbody noses the petals. They bloom upside down.

狗的鼻子触碰着那些花瓣。这些花其实是倒着开着的。

They rattle like hydrangea bushes.

它们的声音听起来就像绣球花丛发出的声响。




Moldering heads console me,

那些逐渐腐朽的头部让我感到些许安慰……

Nailed to the rafters yesterday:

昨天被钉在了房梁上……

Inmates who don't hibernate.

那些不会进入冬眠状态的囚犯们。




Cabbageheads: wormy purple, silver-glaze,

卷心菜头：带有虫蚀痕迹的紫色，表面覆盖着银色釉层……

A dressing of mule ears, mothy pelts, but green-hearted,

一种由骡耳、发霉的皮革制成的调味料，不过它的本质却是善良的。

Their veins white as porkfat.

他们的静脉呈现出像猪油一样的白色。




O the beauty of usage!

啊，这种用法真是太美妙了！

The orange pumpkins have no eyes.

那些橙色的南瓜并没有“眼睛”。

These halls are full of women who think they are birds.

这些大厅里到处都是那些自以为像鸟儿一样自由的女人们。




This is a dull school.

这所学校非常乏味。

I am a root, a stone, an owl pellet,

我是一根根须，一块块石头，也是猫头鹰消化后留下的残渣……

Without dreams of any sort.

没有任何梦想。





  
  
情书

1960-10-16

1960年10月16日



难以言喻你带来的改变。

此刻我若活着，那过去便是死的，

虽然，像石头一样，我不受影响，

就习惯性待在那儿。

你不只用脚尖踩到我一寸，不——

也不只让我再次把小小素眸

这也不仅仅让我再次凝视那双清澈、纯真的眼睛……

望向天空，当然，望了也不求

理解蔚蓝，或星斗。




不是。比如，我睡着：一条

在冬天的白缝里

在黑岩中伪装成黑岩的蛇——

像我邻居一样，一点不待见

那百万张完美雕琢

时刻在降落，来融化我玄武岩

面颊的面颊。他们诉诸眼泪，

为单调的大自然哭泣的天使，

却没把我说服。泪冻结。

死人头上，冰面罩一人一副。




我继续睡着，像根弯曲的手指。

先看到的，是纯粹的空气

和上了锁，在精灵般透净的

露珠里升起的水滴。周围

挤着很多面无表情的石头。

我不懂是什么意思。

我发光，像云母的鳞片，展开

把自己像流体一样

倒在鸟掌和植物的茎干间。

我没有上当。一下就认出了你。




树和石头都闪闪发亮，没一片影子。

我伸直的指身变得玻璃般透明。

我开始发芽像三月的嫩枝：

一臂一腿，一臂，一腿。

从岩间到云上，我如是升起。

而今我像是某种神灵

在我魂变之际漂行自如

纯洁如一片冰窗。是天赐的礼物。

Love Letter

情书

Not easy to state the change you made.

要清楚地说明自己所做出的改变其实并不容易。

If I’m alive now, then I was dead,

如果我现在还活着，那么过去我一定是死了。

Though, like a stone, unbothered by it,

然而，却像一块石头一样，对此毫不在意。

Staying put according to habit.

出于习惯，依然待在原地不动。

You diEPUB...dn't just toe me an inch, no—

你不仅没有向我让步半分，不，根本就没有让步。

Nor leave me to set my small bald eye

也别让我用那双光秃秃的小眼睛去看东西。

Skyward again, without hope, of course,

再次飞向天空，当然，毫无希望可言……

Of apprehending blueness, or stars.

那些试图捕捉蓝色、或是那些星星的人。




That wasn't it. I slept, say: a snake

并不是那样的。我睡觉的时候，梦见了一条蛇……

Masked among black rocks as a black rock

隐藏在黑色岩石之中，本身也是一块黑色岩石。

In the white hiatus of winter—

在冬季这段宁静而洁白的时光里——

Like my neighbors, taking no pleasure

就像我的邻居们一样，对此毫无兴趣或乐趣可言。

In the million perfectly-chiseled

在那一百万个轮廓分明的个体之中……

Cheeks alighting each moment to melt

脸颊每一刻都在融化……

My cheek of basalt. They turned to tears,

我那由玄武岩构成的脸颊……他们的眼泪夺眶而出。

Angels weeping over dull natures,

天使们为那些乏味、平庸的人而哀伤……

But didn't convince me. Those tears froze.

但这并没有说服我。那些泪水，早已凝固了。

Each dead head had a visor of ice.

每一颗枯萎的植物都覆盖着一层冰层。




And I slept on like a bent finger.

然后我就那样睡着了，就像一根弯曲的手指一样。

The first thing I saw was sheer air

我首先看到的是一片纯净的空气。

And the locked drops rising in a dew

那些被锁住的液体，如同露珠般逐渐上升。

Limpid as spirits. Many stones lay

清澈如精灵之水，许多石头沉睡其中。

Dense and expressionless round about.

一个密集且毫无表情的圆形区域。

I didn't know what to make of it.

我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件事。

I shone, mica-scaled, and unfEPUB...olded

我闪闪发光，身披云母般的鳞片，然后缓缓展开身体。

To pour myself out like a fluid

像液体一样倾泻而出……

Among bird feet and the stems of plants.

在鸟的脚爪与植物的茎秆之间。

I wasn't fooled. I knew you at once.

我并没有上当受骗。我一下子就认出了你。




Tree and stone glittered, without shadows.

树木与石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没有一丝阴影。

My finger-length grew lucent as glass.

我的手指变得像玻璃一样晶莹剔透。

I started to bud like a March twig:

我开始像三月的嫩枝一样发芽生长。

An arm and a leg, an arm, a leg.

花了一大笔钱，真的花了很多钱。

From stone to cloud, so I ascended.

从石头到云端，就这样我升上了高空。

Now I resemble a sort of god

现在，我看起来有点像神明了。

Floating through the air in my soul-shift

在我的灵魂转变过程中，这些意象在空气中漂浮着……

Pure as a pane of ice. It's a gift.

纯洁得就像一块冰一样。这是一份礼物。

16 October 1960

1960年10月16日


[image: ]
《从巴黎左岸贝恩酒店26号房间看烟囱、山墙和艺术家的天窗》（View of Chimney-Pots, Gables and Artist's Skylishgts from Room 26 of Hotel Bearn on Left Bank, Paris），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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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三博士[image: 东方三博士（Magi），《圣经》中凭星象指引在耶稣的出生地找到刚降生的耶稣的贤者。]​

1960-10-17

1960年10月17日



抽象物盘旋如迟钝的天使：

最粗俗的莫过于一鼻，或一眼

最粗俗的行为，莫过于用鼻子去闻，或者用眼睛去盯着看。

霸占着他们椭圆形脸上的空渺。




他们的白和刚洗的衣服，雪

和粉笔之类无关。他们

才是真实，没错：是真，是善——




纯净有益如烧开的水，

无爱如乘法表盘。

孩子呢，笑容就这么蒸发。




到世上才六个月，她就能

趴那儿晃得像带软垫的吊床。

对她，那沉沉压向婴儿床的




罪恶观还不如肚子疼严重，

爱这甘乳之母，也不是理论。

纸一样的神民，是他们认错了星。




他们找的是某个头冒灵光的柏拉图的小床。

让他们用美德去震撼他的心吧。

有哪个女孩能在这样的陪伴下绽放？

Magi

贤者

The abstracts hover like dull angels:

这些摘要就像那些毫无生气的“天使”一样悬浮在空气中……

Nothing so vulgar as a nose or an eye

没有什么比鼻子或眼睛更庸俗的东西了。

Bossing the ethereal blanks of their face-ovals.

他们那椭圆形的脸庞上，洋溢着一种超脱尘世的神情。




Their whiteness bears no relation to laundry,

它们的洁白与洗衣过程毫无关系。

Snow, chalk or suchlike. They’re

雪、粉笔之类的东西。就是这些。

The real thing, all right: the Good, the True—

真正的东西，好吧：善良、真理……




Salutary and pure as boiled water,

有益且纯净，就像煮沸的水一样。

Loveless as the multiplication table.

EPUB...像乘法表一样毫无感情。

While the child smiles into thin air.

而那个孩子，却在对着空气微笑。




Six months in the world, and she is able

在国外生活了六个月之后，她终于做到了。

To rock on all fours like a padded hammock.

像一个有软垫的吊床一样，用四肢着地摇晃着移动。

For her, the heavy notion of Evil

对她来说，邪恶这一沉重的概念……




Attending her cot is less than a belly ache,

去照顾她根本不算什么麻烦事。

And Love the mother of milk, no theory.

而且，人们热爱母乳，这没有任何理论依据。

They mistake their star, these papery godfolk.

这些自以为是的“神明”们，其实只是把自己的明星当成了真正的神明而已。




They want the crib of some lamp-headed Plato.

他们想要那种头脑简单、像柏拉图一样的蠢货。

Let them astound his heart with their merit.

让他们用自己的功绩令他为之震撼吧。

What girl ever flourished in such company?

哪个女孩能在这样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呢？

17 October 1960

1960年10月17日


[image: ]
《紫色蓟》（Purple Thistle），1956





	注释1：东方三博士（Magi），《圣经》中凭星象指引在耶稣的出生地找到刚降生的耶稣的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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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歌

1961-2-19

1961年2月19日



爱让你走动像只胖胖的金表。

助产师拍你脚掌，你光秃秃的哭喊

就在天地间有了位置。




我们的声音呼应，放大你的来临。新的雕像。

在一个透风的博物馆里，你的赤裸

遮住我们的安全。我们站着像圈空白的墙。




我不比那蒸馏出

一面镜子来照它自己随风摆布慢慢被抹消的云

更像你的母亲。




整夜你飞蛾的呼吸

扑闪在平淡的粉玫瑰间。我醒来听着：

一片遥远的海在耳边涌动。




一声哭，我踉跄起床，重得像奶牛还花着

一身维多利亚睡袍。

你嘴巴张开干净像猫嘴。窗格子




白了，吞了它昏暗的星。这下你试着

唱你满手的音符；

清晰的母音升起像只只气球。

清晰的元音声调如同一个个气球般升腾而起。

Morning Song

晨歌

Love set you going like a fat gold watch.

爱情会像一块精密的金表一样，推动着你不断前进。

The midwife slapped your footsoles, and your bald cry

助产士拍了拍你的脚底，而你则发出了凄厉的哭声……

Took its place among the elements.

它在这诸种元素之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Our voices echo, magnifying your arrival. New statue.

我们的声音回荡着，仿佛在放大你到来的这一时刻。一座新的雕像……

In a drafty museum, your nakedness

在一个通风不良的博物馆里，你的裸体……

Shadows our safety. We stand round blankly as walls.

这些阴影威胁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茫然地站在那里，就像一堵堵无用的墙一样。

EPUB..."content">


I’m no more your mother

我不再是你的母亲了。

Than the cloud that distils a mirror to reflect its own slow

比起那片能够将自身影像倒映出来的云朵，这种缓慢的过程更为令人惊叹……

Effacement at the wind's hand.

在风的作用下，一切痕迹都被抹去了。




All night your moth-breath

整夜，你那带着蛾香的气息……

Flickers among the flat pink roses. I wake to listen:

在那些淡粉色的玫瑰丛中，灯光闪烁着。我醒来后便侧耳倾听……

A far sea moves in my ear.

一片辽阔的海域在我耳边回荡。




One cry, and I stumble from bed, cow-heavy and floral

随着一声呼喊，我跌跌撞撞地从床上爬起来，身体沉重得像头牛，身上还散发着花香……

In my Victorian nightgown.

我穿着那件维多利亚时代的睡裙。

Your mouth opens clean as a cat’s. The window square

你的嘴巴张开时，就像猫的嘴巴一样干净整洁。窗子也呈方形的形状。




Whitens and swallows its dull stars. And now you try

它使那些黯淡的恒星变得苍白，然后将它们吞没。现在，你不妨试一试吧。

Your handful of notes;

你那几张便条；

The clear vowels rise like balloons.

清晰的元音发音时，声音会像气球一样向上攀升。

19 February 1961

1961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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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的女人

1961-2-21

1961年2月21日



空荡，最轻的脚步也让我回响，

博物馆没有雕像，宏伟，有柱子门廊圆形大堂。

我的庭院里一口喷泉跃起又沉回自身，

修女心，看不见世界。大理石百合

呼出它们香气般的苍白。




我想象自己有一大群观众，

一个白色奈基[image: 奈基（Nike），希腊神话中的胜利女神。]​和几个秃眼阿波罗的母亲。

然而，死者的关注伤害到我，什么也发生不了。

月亮落手在我额头，

没有声音表情，像护士一样。

Barren Woman

不能生育的女性

Empty, I echo to the least footfall,

空荡荡的，我聆听着那微弱的脚步声……

Museum without statues, grand with pillars, porticoes, rotundas.

这座博物馆没有雕像，但拥有高大的柱子、门廊以及圆形建筑。

In my courtyard a fountain leaps and sinks back into itself,

在我的院子里，有一座喷泉不断地喷水，然后又重新落入水中。

Nun-hearted and blind to the world. Marble lilies

心胸狭隘，对这个世界视而不见。大理石百合花

Exhale their pallor like scent.

将他们的苍白气息如同香气一般释放出来。




I imagine myself with a great public,

我想象着自己站在众多观众面前……

Mother of a white Nike and several bald-eyed Apollos.

一个穿着白色耐克鞋的母亲，以及几个眼睛光秃秃的“阿波罗”们……

Instead, the dead injure me with attentions, and nothing can happen.

相反，那些逝去的人用他们的关怀伤害着我，而我也无能为力。

The moon lays a hand on my forehead,

月亮将它的手放在我的额头上。

Blank-faced and mum as a nurse.

作为一名护士，她总是面无表情、沉默寡言。

21 February 1961

1961年2月21日



	注释1：奈基（Nike），希腊神话中的胜利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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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金香

1961-3-18

1961年3月18日



这郁金香太容易激动，这儿是冬天。

看这一切有多白，多静，都怎样被雪包着。

我一个人静静躺着，学着领会安宁

光就躺在这白墙，这床，和这双手上。

我谁也不是；我和爆炸没一点关系。

我把名字和白天的衣服都上交了护士

历史也给了麻醉师，身体给外科医师。




他们把我脑袋支在枕头和床单翻边中间，

像只支在两层关不上的白眼皮间的眼睛。

愚蠢的瞳孔，什么都得往里面收。

护士过了又过，她们不算麻烦，

她们顶着白帽经过像海鸥经过内陆，

手不停忙着，这个那个都没什么两样，

所以也数不清到底有几个。




对她们，我的身体是一块卵石，她们照顾它

像流水照顾它必须流过的卵石，温柔地抚平它们。

她们用明亮的针头让我陷入麻木，她们让我入睡。

现在我失去了自己我厌倦了行李——

我的漆皮旅行箱像黑色的药盒，

我丈夫和孩子从家庭照里微笑；




他们的微笑钩住我皮肤，微笑的细钩。

我已听其自然，一艘三十岁的货船

抓紧我名字地址不愿意撒手。

他们已经用棉签擦掉我所有关爱。

恐惧又赤裸地躺在枕着塑料的绿推车上

我望着我的茶具，放亚麻衣服的柜子，书

都沉没不见，水漫过我头顶。

现在我是个修女，我从没这样纯洁。




我没想要过鲜花，我只想

手心朝上，躺着让自己彻底空掉。

多么自由，你不懂那有多自由——

那安宁它大到你目眩，

它一无所求，一张名签，几个开关按钮。

死者会向它靠近，在最后；我想象他们

闭嘴把它含住，像含一小片圣餐。




首先，这郁金香太红，会把我弄痛。

隔着礼品纸我都能听见它们在轻轻

呼吸，透过白色的襁褓，像个可怕的婴儿。

它们的红跟我的伤口说话，来回地说。


  
  
对手

1961-7

1961年至197年



如果月亮微笑，她会像你。

你给人一样的印象

美丽，却酿着毁灭。

你俩都是伟大的借光者。




你的第一天赋是把一切制成石头。

我醒来在一座陵墓；你在这儿，

手指滴答敲大理石桌，找香烟，

怀着恨像女人，只是神经没那么敏感，

死命想说点人没法回答的话。




月亮也是，也贬抑她的臣民，

可白天她荒唐可笑。

另一方面，你的种种不满，

总是定期经信槽深情送达，

白的，空的，扩散如一氧化碳。




没一天能不受你消息干扰，

可以在非洲漫游，却想着我。

The Rival

竞争对手

If the moon smiled, she would resemble you.

如果月亮也会微笑的话，她一定会和你很像。

You leave the same impression

你给人的印象始终如一。

Of something beautiful, but annihilating.

某种美丽却又具有毁灭性的东西。

Both of you are great light borrowers.

你们俩都是非常喜欢借钱的人。

Her O-mouth grieves at the world; yours is unaffected,

她的嘴因对世界的愤懑而发出怨言；而你的嘴却丝毫未受影响，依然保持着平静。




And your first gift is making stone out of everything.

而你的第一份礼物，就是能让一切物质都变成石头。

I wake to a mausoleum; you aEPUB...re here,

我醒来，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陵墓之中；你就在这里。

Ticking your fingers on the marble table, looking for cigarettes,

你在大理石桌面上敲着手指，四处寻找香烟……

Spiteful as a woman, but not so nervous,

虽然像个女人一样心胸狭隘，但并没有那么紧张。

And dying to say something unanswerable.

而且非常想说一些根本无法被反驳的话。




The moon, too, abases her subjects,

月亮也同样会使她所照耀的一切事物显得卑微渺小。

But in the daytime she is ridiculous.

但白天的时候，她显得非常可笑。

Your dissatisfactions, on the other hand,

另一方面，你的那些不满……

Arrive through the mailslot with loving regularity,

定期且准时地通过邮件投递口送达。

White and blank, expansive as carbon monoxide.

白色而空旷，其广阔程度堪比一氧化碳。




No day is safe from news of you,

没有哪一天是不会听到关于你的消息的。

Walking about in Africa maybe, but thinking of me.

也许会在非洲四处走动，但心里想着的还是我。

July 1961

196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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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女人

——三个声音的诗

1962-3

1962年至1963年



场景：产科病房及周边

第一个声音：

我慢得像世界。我非常耐心，

始终在我的时间里旋转，太阳和星

都时刻注意着我。

月亮的关心更私密：

它经过又经过，亮得像个护士。

她会为将要发生的事难过？我看不会。

她只是惊讶人能生育。




走到外面，我是个大事件。

我不用思考，甚至排练。

我体内发生的，会悄悄发生。

野鸡在山上站；

他整理他褐色的羽毛。

我知道的事它让我忍不住笑。

叶子和花瓣陪我。我准备好了。




第二个声音：

第一次见它，那小小红红的渗漏，我不信。

我看着那些男人在办公室围着我转。都又扁又平！

都有种硬纸板的感觉，现在我明白过来，

就是那又扁又平的扁平，在让观点，毁灭，

推土机，断头台和尖叫不停的白房间不断发源，

无限发源——还有冰冷的天使，抽象的概念。

我坐在我桌边，穿长袜，高跟，




那雇我的男人笑说：“被什么吓到了么？

脸突然白成这样。”我什么也没说。

在秃掉的树上我看到了死亡，一种剥夺。

我不敢相信。灵魂要怀一张脸，

孕一张嘴，就这么困难？

文字源于这黑色键盘，这黑色键盘的命令

源于我字母系统规范的手指，让配件，




配件，零件，齿轮，和闪亮的并联运作。

我坐着，在死去。我失去一个维度。

火车在耳边咆哮，出站，出站！

时间的银轨被距离拉空，

白色的天像杯子一样，倒空了承诺。

这是我双脚，这阵阵机械的回响。

嗒，嗒，嗒，是钢钉。我有所欠缺。




这是种我带回家里的病，是一种死亡。

我再说一遍，是一种死亡。我吸进去的，


  
  
小赋格

1962-4-2

1962年4月2日



紫杉的黑手指摆动；

寒云飘过。

聋的哑的如此

又聋又哑，就是这样的。

向瞎子示意，被忽视。




我喜欢黑色的陈述。

那云的平淡平凡，看！

那片云如此平凡、如此普通，看吧！

像只全白的眼睛！

船上我桌边

在船上，我坐在自己的桌子旁。




那钢琴师的瞎眼。

他摸着食物。

他指尖有鼬鼠鼻子。

我忍不住不看。




他听得见贝多芬：

黑紫杉，白云，

可怕的纷繁。

手指陷阱——琴键的动乱。




瞎眼的笑容，

那种盲目的、毫无意义的笑容……

碟子般又空又蠢。

像盘子一样，既空又笨。

我羡慕那巨大噪音，

《大赋格》的紫杉树篱。




聋是另一回事。

这黑暗的漏斗，父亲！

我看见你嗓音

色黑叶茂，像我小时候一样，




层级森严的一篱紫杉，

哥特，野蛮，纯日耳曼。

声里有死人的叫喊。

我清清白白。




紫杉便成了我的基督。

它一样被折磨不是？

你呢，在大战[image: “大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就砍着加州




熟食店的香肠！

它们给我睡梦上色，

红，斑驳，像切断的脖子。

一片静默！




另一层级的庞然大默。

我七岁，我什么也不懂。

世界产生了。

你一条腿，一副普鲁士脑子。




现在有相似的云

在铺开空茫茫的被单。

你什么也不说？

我的记忆是跛子。




我记得一只蓝眸，

一公文包的橘子。

这便是一个人了！

死亡张开，黑漆漆地，像一棵黑树。




我活过了那一阵，

在安排我的早晨。

这是我手指，这是我宝贝孩子。

云是一袭婚纱，染着那苍白。

Little Fugue

小赋格曲

The yew's black fingers wag;

紫杉的黑色“手指”在晃动……

Cold clouds go over.

寒冷的云层从上空飘过。

<EPUB...p class="content">So the deaf and dumb
所以，那些聋哑人……

Signal the blind, and are ignored.

向盲人发出信号，却遭到他们的忽视。




I like black statements.

我喜欢黑色的服装。

The featurelessness of that cloud, now!

看那片云，它毫无特征，真是如此！

White as an eye all over!

全身都白得像雪一样！

The eye of the blind pianist

那位失明的钢琴家的眼睛




At my table on the ship.

在船上的我的座位旁。

He felt for his food.

他为自己的食物感到惋惜。

His fingers had the noses of weasels.

他的手指形状就像黄鼠狼的鼻子。

I couldn't stop looking.

我忍不住一直盯着看。




He could hear Beethoven:

他能听到贝多芬的音乐。

Black yew, white cloud,

黑紫杉，白云……

The horrific complications.

那些可怕的并发症。

Finger-traps—a tumult of keys.

指针陷阱——一阵混乱的按键声。




Empty and silly as plates,

空洞而愚蠢，就像盘子一样。

So the blind smile.

那种盲目的微笑……

I envy the big noises,

我真羡慕那些巨大的声响。

The yew hedge of the Grosse Fuge.

《大逃亡》乐章中的紫杉树篱。




Deafness is something else.

耳聋则是另一回事了。

Such a dark funnel, my father!

真是如此黑暗的“漏斗”，我的父亲啊！

I see your voice

我听到了你的声音。

Black and leafy, as in my childhood,

黑色且绿叶茂盛，就像我童年时的景象一样。




A yew hedge of orders,

一道由各种订单构成的“紫杉树篱”……

Gothic and barbarous, pure German.

哥特式的，野蛮的，纯粹的德国风格。

Dead men cry from it.

死人也会因此而哭泣。

I am guilty of nothing.

我没有任何过错。




The yew my Christ, then.

那么，就是那种紫杉树了，我的天啊。

Is it not as tortured?

这样不是同样痛苦吗？

And you, during the Great War

而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渡水

过河

1962-4-4

1962年4月4日



黑湖，黑船，两个黑色的，纸剪的人。

在这儿喝水的黑树都去了哪里？

它们的影子想必能盖住加拿大了。




水开的花滤出一点点光。

花叶子不愿我们匆忙：

都圆圆扁扁，满满幽暗的劝告。




冰凉的世界从桨上摇落。

黑的精灵在我们体内，在鱼的体内。

潜木举起它告别的，苍白的手；




星在百合间开放。

你没被这些面无表情的塞壬弄瞎？

这是灵魂震惊后的沉默。

Crossing The Water

渡水

Black lake, black boat, two black, cut-paper people.

黑色的湖泊，黑色的小船，还有两个用剪纸制作而成的黑色人物。

Where do the black trees go that drink here?

那些在这里饮水的黑色树木，最终去了哪里呢？

Their shadows must cover Canada.

它们的阴影必须覆盖整个加拿大。




A little light is filtering from the water flowers.

有一丝光线从水中的花朵中透了出来。

EPUB...Their leaves do not wish us to hurry:

它们的叶子似乎在告诉我们，不必着急。

They are round and flat and full of dark advice.

它们呈圆形且扁平，里面蕴含着一些深奥的道理或建议。




Cold worlds shake from the oar.

寒冷的世界在桨的划动下开始震动。

The spirit of blackness is in us, it is in the fishes.

黑暗的精神存在于我们之中，也存在于鱼类之中。

A snag is lifting a valedictory, pale hand;

一只手正缓缓抬起，那是一只苍白而充满离别之意的手……




Stars open among the lilies.

星星在百合花丛中绽放。

Are you not blinded by such expressionless sirens?

难道你不会被这种毫无表情的“诱惑”所迷惑吗？

This is the silence of astounded souls.

这是一种被惊愕所笼罩的沉默。

4 April 1962

1962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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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树

1962-4-19

1962年4月19日



——给露丝·芬莱特[image: 露丝·芬莱特（Ruth Fainlight, 1931—），美国诗人、小说家，普拉斯的好友。]​

最底下怎样我知道，她说。凭我的大直根，我知道：

那正是你怕的。

我不怕：我去过那儿。




我体内你听到的，是海？

它的不满？

还是空无的声音，也就是你的疯狂？




爱是个影子。

你撒谎，呼喊，穷追不舍

听：这些是它的蹄声：它跑开了，像一匹马。




整夜我都要如此飞奔，奔得狂烈，

直到你头变石头，枕头变一小块草皮，

回响，回响。




或者，我该让你听听毒药的声音？

这会儿是雨，这大大的寂静。

这就是它的果实：锡白，像砒霜。




我承受过日落的暴虐。

焦到了根里

我红色的灯丝烧着立着，金属五指。




现在我裂成碎片，棍子般乱飞。

这么猛烈的风

哪能忍受旁观：我必须尖叫。




月亮也一样无情：不毛不育，她会

残忍地拖我拽我。

她的光亮会灼伤我。又或许，是我抓住了她。




我让她走。我让她走

衰弱，扁平，像做了根治手术。

变得虚弱、扁平，仿佛接受过根治手术一样。

你的噩梦就这样支配又赋予着我。




我被一声呼喊附体。

它夜夜扑翅

提着钩，去找能爱的东西。




这黑东西吓坏了我

它睡在我体内；

整天我都能感到它软绒绒的翻动，它的恶毒。




云经过，散去。

云朵飘过，然后散开了。

那就是爱的面孔？那些苍白又无从挽回的东西？


  
  
事件

1962-5-21

1962年5月21日



看水火土风如何凝固！——

月光，那白垩悬崖

我们在它的裂缝里




背靠背躺。我听见猫头鹰啼

发自它寒冷的靛蓝。

难耐的母音响入我心。




小孩在白色的童床上翻转叹息，

又张开了嘴，使劲索取。

他的小脸刻在痛苦的红木头里。




还有星——根深蒂固，坚硬。

一碰：就发烧，生病。

我看不见你眼睛。




在苹果花冰封夜晚的地方

我绕着圈走，

往日的过错，一环苦冷的深沟。




爱到不了这儿。

一道黑口豁开。

对面的唇上




晃着个白色的小灵魂，白色的小蛆。

我的四肢，一样，已离我而去。

谁肢解了我们？




黑暗在融化。我们瘸子般碰在一起。

Event

活动

How the elements solidify!——

各种元素是如何凝结成固体的！——

The moonlight, that chalk cliff

月光，还有那片白垩质悬崖……

In whose rift we lie

我们就躺在这道裂隙之中。




Back to back. I hear an owl cry

连续不断地。我听到了猫头鹰的叫声。

From its cold indigo.

从它那冰冷的靛蓝色来看。

Intolerable vowels enter my heart.

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元音音符闯入了我的内心。




The child in the white crib revolves and sighs,

那个躺在白色婴儿床里的孩子不停地转动身体，还不时发出叹息声。

Opens its mouth now, demanding.


  
  
伯克海滨

1962-6-30

1962年6月30日



（1）

那，这就是海了，这巨大的搁置。

太阳的膏药就这样敷出我的炎症。




色彩动人的冻果子露，被苍白的女孩

舀出冰柜，乘烤焦的手周游空气。




怎么这么安静，他们在隐瞒什么？

我两腿都有，我笑着走动。




一台沙制减震器消灭了振动；

它延伸好几英里，缩水的声音




无依无杖地摇晃，比原先小了一半。

眼睛的线，被这层层光秃的表面烫伤，




像被扣住又松开的皮圈，弹回来伤人。

他戴上墨镜有什么奇怪？




他黑着身教袍有什么奇怪？

看，他来了，在收鲭鱼的人里




被成墙的后背挡着。

他们处理着一堆黑绿的菱体像处理一套人体部件。

海，把这一切都化作晶体，

像有千百条蛇，拉着咝咝悲鸣，悄悄离去。

（2）

这只黑靴对谁都不存怜悯。

也没这必要，它是只死脚的灵车，




高，死了，没指头，是这神父的脚，

他用铅锤测他书的井深，




弯曲的印文风景般朝他隆起。

沙丘掩着淫荡的比基尼，




胸，臀，是甜食店里

小小的晶糖，挑逗着光，




而一潭绿水睁开眼睛，

吞下的东西让它直犯恶心——




肢体，影像，尖叫。混凝土碉堡后

俩情人一松为二。




喔，白色海陶，

盛着怎样的叹息，喉里是怎样的盐……




旁观的人，在颤抖，

被拖着，像块长长的料子

穿过静止的剧毒，

和一团水草，私处般毛茸茸的。

（3）

旅馆的阳台上，东西闪闪发光。

东西，东西——




钢管轮椅，铝拐铝杖。

这咸甜味儿。我为什么




要走到藤壶斑斑的防波堤外？

必须要走到那些布EPUB...满藤壶的防波堤外面去吗？

我不是护士，又白又照顾别人，




我不是笑容。

这些小孩在追着什么，用钩子，叫喊，




我的心太小，没法包扎他们闯下的祸。

这是一个男人的侧面：他红色的肋骨，




树一样绽裂的神经，这是外科医生：

一只镜子般的眼睛——




知识的眼面之一。

某间房里的条纹床垫上，




一个老人在消逝。

她哭泣的妻子帮不上忙。




那儿有眼石，那黄色的珍宝，

有舌头，灰烬的蓝宝石。

（4）

一张婚礼蛋糕脸，衬着白纸褶边。

此刻他多么超凡。




像有圣人附体。

戴翼帽的护士都不再那么美丽；




她们在变黄，像强光下的栀子花。

墙边的床已滚平。




这就是所谓完整。可怕。

他穿的是睡衣还是晚礼服




那牢牢粘着的裹布下他打粉的喙

挺得那么洁白端正？

竟然能保持得如此洁白、如此整齐？




之前他们拿本书来支起他下巴，直到它变硬

还让他两手相合，那手还握着：别了，别了。




这会儿，都洗好的床单在阳光里飞，

枕头也渐渐有了香味。




这是种福分，这是种福分：

皂色的橡木长棺，




好奇的抬棺人，秉着非凡的平静

把自己照实雕成银字的日期。

（5）

灰白的天低垂，山丘似一片绿海

层叠奔向远处，揣着一洞洞山谷，




谷里飘荡着妻子的思绪——

迟钝而实用的船




满载衣帽瓷器和嫁了人的女儿。

石屋的客厅里




一道帘子在开着的窗前摇曳，

摇曳，倾吐，一支可怜的蜡烛。




这是那死者的舌头：记着，记着。

他已离得好远，他一举一动




萦绕如卧室家具，如室内装潢。

随苍白聚集——




手的苍白，友邻们脸上的苍白，

和鸢尾花飞欣然扬起的苍白。




它们正飞入虚无：记着我们。

记忆的长凳空空望过石头，




蓝脉的大理石表面，满满几果冻杯的EPUB...水仙。

这上面真美：是个歇脚的地点。

（6）

瞧这酸橙叶的自然肥！——

修成了颗颗绿球，树朝教堂行进。




稀薄的空气里，神父的声音

在门口遇见遗体，




跟它说话，群山滚起丧钟的音符；

麦子和粗糙大地的光亮。




那颜色叫什么名字？——

结块的墙上被太阳治愈的旧血渍，




残肢和烧坏的心的旧血渍。

带黑皮小书和三个女儿的寡妇，




花丛中必要的存在，

裹脸像裹精纺亚麻，




再也不会展开。

天空，被存放的笑容蛀出了洞，




让云一朵朵经过。

新娘花耗尽了鲜气儿，




灵魂即一位新娘

在寂静的地方，新郎红而惯忘，他没有面相。

（7）

这车子的玻璃后面

世界在咕隆，隔绝，轻柔。

世界在低声运转，充满隔离感，却又显得如此轻柔。




我一身黑衣，静默，丧队的一员，

在灵车后低挡滑行。




神父是一个容器，

一副浇了柏油的构造，难过，呆板，




跟着花车上的灵柩，像个美丽女子，

胸，眼睑和嘴唇汇成的浪峰




朝山顶猛攻。

然后，从竖着栅栏的院子里，孩子们




闻到黑鞋油熔化的味道，

都转过脸，默默，缓缓，




也睁大了眼睛

望着奇妙的光景——




草地上六顶黑色圆帽，一块菱形木头，

和一张裸露的嘴，又红又拗。




顷刻间天如血浆般注入洞里。

没希望了，事儿就此放弃。

Berck-Plage

贝尔克海滩

(1)

This is the sea, then, this great abeyance.

那么，这就是大海——这片浩瀚无边、宁静深邃的水域。

How the sun's poultice draws on my inflammation.

太阳的“药膏”是如何缓解我的炎症的。




Electrifyingly-colored sherbets, scooped from the freeze

颜色鲜艳的冰沙，从冰层中挖出来食用

By pale girls, travel the air iEPUB...n scorched hands.

那些皮肤苍白的女孩们，用被灼伤的双手在空气中翱翔。




Why is it so quiet, what are they hiding?

为什么这么安静？他们在隐瞒什么吗？

I have two legs, and I move smilingly.

我有两条腿，而且总是面带微笑地行走。




A sandy damper kills the vibrations;

沙质减震材料能够有效消除振动。

It stretches for miles, the shrunk voices

它绵延数英里，那些变得微弱的声音……




Waving and crutchless, half their old size.

它们挥动着翅膀，已经失去了依靠，体型也只剩下原来的一半大了。

The lines of the eye, scalded by these bald surfaces,

眼睛的轮廓被这些光秃秃的表面灼伤了……




Boomerang like anchored elastics, hurting the owner.

回力镖就像被固定住的橡皮筋一样，最终会伤害到使用它的人。

Is it any wonder he puts on dark glasses?

他为什么要戴墨镜，这还用奇怪吗？




Is it any wonder he affects a black cassock?

他为什么非要穿着黑色的法衣呢？这也难怪吧。

Here he comes now, among the mackerel gatherers

他现在来了，正站在那些捕捉鲭鱼的人们中间。




Who wall up their backs against him.

那些背对他的人。

They are handling the black and green lozenges like the parts of a body.

他们将那些黑色和绿色的药片当作身体的某些部位来对待。




The sea, that crystallized these,

海洋，正是将这些物质结晶成固体的原因。

Creeps away, many-snaked, with a long hiss of distress.

它悄悄地爬走了，身上缠着许多蛇，同时还发出长长的、充满痛苦的嘶嘶声。

(2)

This black boot has no mercy for anybody.

这种黑色靴子对任何人来说都毫不留情。

Why should it, it is the hearse of a dead foot,

为什么非得这样呢？这不就是一具死尸的灵车罢了……




The high, dead, toeless foot of this priest

这位牧师那EPUB...又高又直、没有脚趾的脚……

Who plumbs the well of his book,

谁会深入探究自己所著之书的精髓呢？




The bent print bulging before him like scenery.

那弯曲的印痕在他面前凸现出来，宛如一幅风景画。

Obscene bikinis hide in the dunes,

那些低俗的比基尼隐藏在沙丘之中……




Breasts and hips a confectioner's sugar

丰满的胸部与圆润的臀部，简直就像糖粉一样甜美诱人。

Of little crystals, titillating the light,

那些小小的晶体，在光线的照射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




While a green pool opens its eye,

当那片绿色的池塘睁开它的眼睛时……

Sick with what it has swallowed—

被自己吞下的那些东西弄得恶心不堪……




Limbs, images, shrieks. Behind the concrete bunkers

四肢、影像、尖叫声……在那些混凝土掩体后面……

Two lovers unstick themselves.

一对恋人终于摆脱了彼此的束缚，重新获得了自由。




O white sea-crockery,

那些白色的海瓷制品啊……

What cupped sighs, what salt in the throat....

那些令人叹息的情景，那些让人感到喉咙发苦的感受……




And the onlooker, trembling,

而那些站在一旁、浑身发抖的旁观者们……

Drawn like a long material

被拉成了一条长长的条状物




Through a still virulence,

尽管仍然具有毒性，

And a weed, hairy as privates.

还有一种杂草，其叶子上长满了绒毛。

(3)

On the balconies of the hotel, things are glittering.

在酒店的阳台上，一切都闪烁着光芒。

Things, things—

各种各样的东西……




Tubular steel wheelchairs, aluminum crutches.

管状钢制轮椅，铝制拐杖。

Such salt-sweetness. Why should I walk

这种又咸又甜的味道……我为什么要继续走下去呢？



EPUB...
Beyond the breakwater, spotty with barnacles?

在防波堤之外，那些地方是否布满了藤壶？

I am not a nurse, white and attendant,

我不是护士，也不是白种人，更不是护理人员。




I am not a smile.

我并不是一个会经常微笑的人。

These children are after something, with hooks and cries,

这些孩子总是用各种手段、各种哭闹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And my heart too small to bandage their terrible faults.

而我的心太狭小了，根本无法掩盖他们那些严重的缺点。

This is the side of a man: his red ribs,

这就是一个男人的侧面：他那红色的肋骨……




The nerves bursting like trees, and this is the surgeon:

神经仿佛要像树木一样“炸裂”开来，而这位就是那位外科医生……

One mirrory eye—

一只布满镜片的眼睛……




A facet of knowledge.

知识的一个方面。

On a striped mattress in one room

在一个房间的条纹床垫上




An old man is vanishing.

一位老人正在逐渐消失。

There is no help in his weeping wife.

他哭泣的妻子根本无法给他带来任何安慰。




Where are the eye-stones, yellow and valuable,

那些黄色且价值连城的宝石都放在哪里呢？

And the tongue, sapphire of ash.

而那舌头，犹如灰烬中的蓝宝石。

(4)

A wedding-cake face in a paper frill.

一张被纸边装饰着、看起来像婚礼蛋糕般的脸。

How superior he is now.

他现在真是强大了许多啊。




It is like possessing a saint.

这就好像拥有一位圣人一样。

The nurses in their wing-caps are no longer so beautiful;

那些戴着翼帽的护士们，已经不再那么漂亮了……




They are browning, like touched gardenias.

它们正在变褐，就像被触碰过的栀子花一样。

EPUB...="content">The bed is rolled from the wall.

床被从墙边挪开了。




This is what it is to be complete. It is horrible.

这就是所谓的“完整”吧……真是可怕。

Is he wearing pajamas or an evening suit

他穿的是睡衣还是晚礼服？




Under the glued sheet from which his powdery beak

在那块被胶水粘住的金属板下面——他的那只呈粉状的喙就位于那里……

Rises so whitely unbuffeted?

如此洁白地升起，毫无阻碍地升向天空？




They propped his jaw with a book until it stiffened

他们用一本书撑住他的下颌，直到他的下颌变得僵硬为止。

And folded his hands, that were shaking: goodbye, goodbye.

他双手交叠在一起，那些正在颤抖的双手……再见了，再见了。




Now the washed sheets fly in the sun,

现在，洗过的床单在阳光下飘荡着。

The pillow cases are sweetening.

这些枕套真是太可爱了。




It is a blessing, it is a blessing:

这是一种福分，真的是一种福分。

The long coffin of soap-colored oak,

那具由皂色橡木制成的长形棺材……




The curious bearers and the raw date

那些充满好奇心的携带者，以及那些未经加工的枣子……

Engraving itself in silver with marvelous calm.

以一种令人惊叹的平静姿态，被镌刻在银器之上。

(5)

The gray sky lowers, the hills like a green sea

灰色的天空逐渐低垂下来，那些小山仿佛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

Run fold upon fold far off, concealing their hollows,

它们一层又一层地向前延伸，将自己的空洞部分隐藏起来。




The hollows in which rock the thoughts of the wife—

那些能够承载妻子思绪的空洞之处……

Blunt, practical boats

结构简单、实用性强的船只




Full of dresses and hats and china and married daughters.

里面摆满了各种连衣裙、帽子、瓷器，还有已出嫁的女儿们。

EPUB...s="content">In the parlor of the stone house

在那座石屋的客厅里




One curtain is flickering from the open window,

一扇窗帘在敞开的窗户旁轻轻摆动着。

Flickering and pouring, a pitiful candle.

闪烁着微弱的光芒，那支蜡烛真是可怜极了。




This is the tongue of the dead man: remember, remember.

这是死者的舌头……记住，一定要记住。

How far he is now, his actions

他现在已经走到了哪一步，他的所作所为……




Around him like livingroom furniture, like a décor.

它们环绕在他周围，就像客厅里的家具一样，只是用来装饰环境的罢了。

As the pallors gather—

当众人脸色变得苍白时……




The pallors of hands and neighborly faces,

双手变得苍白，邻居们的面容也失去了往日的红润……

The elate pallors of flying iris.

那些飞翔着的鸢尾花所展现出的欣喜若狂的神情……




They are flying off into nothing: remember us.

它们正飞向虚无之中……请记住我们。

The empty benches of memory look over stones,

那些空荡荡的“记忆长椅”俯视着那些石头……




Marble façades with blue veins, and jelly-glassfuls of daffodils.

带有蓝色脉络的大理石立面，以及那些仿佛装在果冻杯里的水仙花。

It is so beautiful up here: it is a stopping place.

这里真是太美了，简直是一个让人忍不住想要停留的地方。

(6)

The natural fatness of these lime leaves!——

这些青柠叶本身就带有天然的油脂质感！——

Pollarded green balls, the trees march to church.

那些被修剪成球形的绿树，仿佛列队一样走向教堂。




The voice of the priest, in thin air,

牧师的声音，在虚无之中回荡……

Meets the corpse at the gate,

在门口遇到了那具尸体，




Addressing it, while the hills roll the notes of the dead bell;

在群山回荡着那逝去之钟的EPUB...声响之际，去正视这个问题吧……

A glitter of wheat and crude earth.

闪烁的麦粒与粗糙的泥土。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color?——

那种颜色的名字是什么？——

Old blood of caked walls the sun heals,

那些积满污垢的墙壁，最终也会被阳光治愈。




Old blood of limb stumps, burnt hearts.

残肢上的陈旧血迹，燃烧的心脏……

The widow with her black pocketbook and three daughters,

那位带着黑色钱包和三个女儿的寡妇……




Necessary among the flowers,

在众花之中，这是必不可少的。

Enfolds her face like fine linen,

用细纱般轻柔的材料包裹她的面容，




Not to be spread again.

以免再次传播开来。

While a sky, wormy with put-by smiles,

当天空布满那些被遗忘的微笑时……




Passes cloud after cloud.

云层一片片地散开了。

And the bride flowers expend a freshness,

而新娘佩戴的花朵也散发着清新的气息。




And the soul is a bride

而灵魂，便如同一位新娘。

In a still place, and the groom is red and forgetful, he is featureless.

在一个静止的地方，新郎脸色通红，神情恍惚，整个人毫无特色可言。

(7)

Behind the glass of this car

在这辆汽车的玻璃后面

The world purrs, shut-off and gentle.

这个世界宁静而柔和，仿佛在轻轻低语。




And I am dark-suited and still, a member of the party,

我穿着深色的衣服，但依然属于那个团体的一员。

Gliding up in low gear behind the cart.

以低速在马车后面缓缓行驶。




And the priest is a vessel,

而牧师只是一个工具罢了。

A tarred fabric, sorry and dull,

这种涂了焦油的布料，既难看又缺乏光泽。




EPUB...ass="content">Following the coffin on its flowery cart like a beautiful woman,

像一位美丽的女子一样，跟随着那装在装饰华丽的手推车上的棺材前行。

A crest of breasts, eyelids and lips

胸部、眼睑与嘴唇组成的美丽曲线




Storming the hilltop.

向山顶发起冲锋。

Then, from the barred yard, the children

然后，从那扇铁栅栏围起来的院子里，那些孩子们……




Smell the melt of shoe-blacking,

闻一闻鞋油融化后的气味吧……

Their faces turning, wordless and slow,

他们的脸缓缓转了过来，一言不发。




Their eyes opening

他们终于明白了。

On a wonderful thing—

关于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Six round black hats in the grass and a lozenge of wood,

草地上有六顶圆形的黑帽子，还有一块木头，形状像菱形。

And a naked mouth, red and awkward.

一张赤裸的嘴巴，通红而显得有些笨拙。




For a minute the sky pours into the hole like plasma.

有那么一瞬间，天空中的物质仿佛等离子体一般涌入那个洞穴之中。

There is no hope, it is given up.

没有希望了，只能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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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在桥头和我碰面的人是？是村里人——

教区长，助产师，教堂司事，蜜蜂代理商。

我身上是无袖夏季洋装，没半点保护，

他们都戴了手套，包得严实，为什么没人告诉我

一声？

他们微笑，拉出别在古帽上的面纱。




我光秃秃的像根鸡脖，我不讨人喜欢？

不，你看，蜂会秘书带了件白色的工作衫，

替我扣好袖口和从脖子到膝盖的长缝。

这下我成了马利筋穗丝，不招蜜蜂注意。

他们闻不到我的恐惧，恐惧，恐惧。




哪位是教区长来着，那黑衣服的？

哪位是助产师，那是她的蓝外套么？

人人都点着又黑又方的脑袋，他们是面甲骑士，

胳肢窝下都系着粗棉胸铠。

他们的笑和嗓音在变化。我跟着穿过一片豆田，




锡箔条像人一样使着眼色，

羽毛掸子在豆花的海洋里扇手，

奶油色豆花黑着眼睛，叶子像厌倦的心。

沿那长筋被卷须拖上去的，是血块么？

不不，那是猩红猩红，以后能吃的花。




现在他们给我一顶时髦的意大利白草帽

和一副合我脸型的黑面纱，把我变成他们的一员。

他们带我走向那剪过的林子，那成圈的蜂房。

那恶心透了的味道，是山楂么？

那不孕之身，用醚来麻醉它的孩子。




要开始的是什么手术不成？

我这些邻居等的，正是外科医生，

这绿头盔，

亮手套，穿一身白的幽灵。

是屠夫，杂货商，邮差，某个我认识的人？
EPUB...



跑不了了，我生了根，荆豆用它的

黄豆荚，它尖利的武器扎我。

我跑不了，跑就得永远跑下去了。

白色的蜂房处女般舒适，

封住她的孵室，香蜜，静静地嗡鸣。

将她的孵化室封闭起来，香甜的气息在空气中静静地回荡着。




烟在林子里翻卷缠绕。

蜂房的大脑觉得一切都完了。

来了，是骑从，歇斯底里的弹跳。

要是我站着不动，它们会觉得我是峨参，

一颗轻信的脑袋无动于他们的敌意，




点都不点一下，树篱间的大腕。

村里人打开蜂舍，他们在搜捕蜂后。

她藏起来了？在吃蜜？她非常聪明。

她老了，老了，老了，得再活一年，她知道。

指关节似的蜂室里，新一代处女蜂




梦见一场难免获胜的决斗，

一道蜡帘将她们隔出婚飞，

女凶手起飞，升入一座爱她的天堂。

村里人把处女蜂转移，不会有杀戮。

老蜂后没有现身，她这么不领情吗？




我筋疲力尽，筋疲力尽——

一根黑影刀光中的白柱。

我是不会退缩的魔术师女侍。

村里人正卸掉伪装，他们在握手。

林子里那只长长的白箱是谁的，他们完成了什么，

我为什么发冷。

The Bee Meeting

蜜蜂大会

Who are these people at the bridge to meet me? They are the villagers—

在桥上迎接我的这些人都是谁呢？他们是村民们。

The rector, the midwife, the sexton, the agent for bees.

校长、助产士、看门人，还有养蜂人。

In my sleeveless summery dress I have no protection,

我穿着这件无袖的夏季连衣裙，根本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And they are all gloved and covered, why did nobody tell me?

他们都戴着手套，全身也都裹得严严实实的，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呢？

They are smiling and taking out veils tacked to ancient hats.

他们面带微笑，取下了那些固定在古老帽子上的面纱。


  
  
蜂箱到来

蜂箱已经到了。

1962-10-4

1962年10月4日



我订购的，这干净的木箱

方得像椅子，重到差点就搬不动了。

要我说，要不是里面吵成这样

它就是副棺材，

给矮子或方形的婴儿来躺。




箱子锁着，它危险得很。

我得夜夜陪着它过

一直在边上把守。

没窗，所以我看不见里面的情况。

就一道小格栅，没有出口。




我眼睛朝格栅里望。

漆黑漆黑，

感觉挤满了非洲手爪

又细又瘪，要出口，

正黑叠着黑，愤怒地攀爬。




我哪能放它们出来？

最让我胆寒的，是那噪响，

那莫名其妙的音节。

像一群罗马暴民，

一个个看，很小，可聚在一起，简直！




我耳听狂怒的拉丁语。

我不像恺撒。

我只是订购了一箱狂热分子。

可以退掉它们。

可以让它们死，不必喂它们吃的，我是主子。




不知它们有多饿。

不知它们会忘了我么

如果我就这么开锁，退后，站那儿化作树身，

有金链花，它金黄的廊柱，

和樱桃的衬裙。




它们也许会立刻无视

穿登月服戴葬礼面纱的我。

我不产花蜜

它们又何必冲着我来？

明天我会是可爱的上帝，会放它们飞。




箱子只是暂时的。

The Arrival of the Bee Box

蜂箱的到来

I ordered this, this clean wood box

我订购了这个，这个由干净木材制成的盒子。

Square as a chair and almost too heavy to lift.

把它当作椅子来使用的话，它实在太重了，几乎根本搬不动。

I would say it was the coffin of a midget

我得说，那其实是一个侏儒的棺材。

Or a squarEPUB...e baby

或者是一个方形的婴儿

Were there not such a din in it.

如果里面没有这么吵闹的话，情况就会不一样了。




The box is locked, it is dangerous.

这个箱子被锁住了，使用它很危险。

I have to live with it overnight

我不得不整夜忍受这种状况。

And I can't keep away from it.

而我就是无法远离它。

There are no windows, so I can't see what is in there.

里面没有窗户，所以我无法看到里面有什么。

There is only a little grid, no exit.

那里只有一个小小的网格，没有出口。




I put my eye to the grid.

我把眼睛贴近网格看去。

It is dark, dark,

天黑了，一片漆黑。

With the swarmy feeling of African hands

那种仿佛被非洲人的手紧紧抓住般的感受……

Minute and shrunk for export,

经过切割和缩水处理后用于出口。

Black on black, angrily clambering.

黑压压的一群人，愤怒地攀爬着。




How can I let them out?

我该怎么把它们放出去呢？

It is the noise that appalls me most of all,

最让我感到恐惧的，就是这种噪音。

The unintelligible syllables.

那些难以理解的音节。

It is like a Roman mob,

它就像一支罗马黑手党一样。

Small, taken one by one, but my god, together!

单个来看都很渺小，但天哪，当它们汇聚在一起时，就变得无比强大了！




I lay my ear to furious Latin.

我将耳朵贴在那些激烈、充满激情的拉丁语话语上。

I am not a Caesar.

我并不是什么恺撒。

I have simply ordered a box of maniacs.

我只不过订购了一盒“疯子”而已。

They can be sent back.

它们可以被送回去。

They can dieEPUB..., I need feed them nothing, I am the owner.

它们可以死掉，我根本不需要喂它们什么，因为我是它们的主人。




I wonder how hungry they are.

我想知道他们到底有多饿。

I wonder if they would forget me

我想知道他们会不会忘记我。

If I just undid the locks and stood back and turned into a tree,

如果我只需解开那些锁，然后退后几步，变成一棵树……

There is the laburnum, its blond colonnades,

还有金链花，它那金黄色的花柱……

And the petticoats of the cherry.

还有樱桃树的花裙。




They might ignore me immediately

他们可能会立刻忽略我。

In my moon suit and funeral veil.

我穿着月球服，戴着葬礼面纱。

I am no source of honey

我可不是什么“甜如蜂蜜”的人。

So why should they turn on me?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背叛我呢？

Tomorrow I will be sweet God, I will set them free.

明天，我一定会把他们释放出来。真的，我一定会这么做。




The box is only temporary.

这个箱子只是暂时用的。

4 October 1962

1962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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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物画：锅和水果》（Still Life with Pots and Fruits），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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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蜇

蜜蜂蜇伤

1962-10-6

1962年10月6日



赤着手，我手递蜂巢。

白衣服男人笑了，赤着手，

我们的粗棉护手香甜整洁，

两对腕喉是勇敢的百合。

他和我




隔着上千个干净的蜂室，

黄杯子连成的八只蜂巢，

蜂房本身也是只茶杯，

白色的杯身上有粉红的花。

我用泛滥的爱为它上釉




想着“甜蜜，甜蜜”。

孵室都灰得像贝壳化石

让我害怕，看起来那么古老。

我买的是什么？虫蛀的红木？

里面到底有没有蜂后？




有的话，她也老了，

翅膀是撕裂的披肩，长长的身体

被磨光了毛绒——

可怜又赤裸没半点后仪甚至丢人现眼。

我站在一列




长翅膀的，平凡无奇的女人里，

一列采蜜的苦力。

我可不是苦力

虽然多年来我吃的是尘土

用浓密的头发擦干饭盘。




还看着自己的陌生蒸发，

蓝色的露消失在危险的皮肤。

她们会不会恨我，

这些只顾奔忙

只关心樱桃开花，苜蓿开花的女人？




快结束了。

都在我掌控。

这是我的蜂蜜机，

它会不假思索地运作，

开启，在春天，像只勤劳的处女蜂




去搜寻泌乳的花冠

去寻找那些能够分泌乳汁的花冠吧。

如月亮在海上搜寻它的象牙粉末。

有第三人在看。

他跟蜂商和我都不相干。

现在他走了




跳了八个大步，一只绝佳的替罪羊。

这是他的拖鞋，这是另外一只，

这是他当帽子来戴的

白亚麻方巾。

他迷人过，




他努力到汗如雨下

拽着世界到它开花结果。

蜜蜂认出他，

如谎言般贴到他嘴上，

让他的容貌变得复杂。




它们都觉得值得一死，可我

却有自我要找回，一只蜂后。

她死EPUB...了？还是在沉睡？

她上哪儿去了，

带着她狮红的身体，和玻璃翅膀？




此刻她在飞翔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可怕，空中的

红疤，红色彗星

划过杀死她的引擎——

那陵墓，那蜡房。

Stings

刺痛感

Bare-handed, I hand the combs.

我赤手将那些梳子递了出去。

The man in white smiles, bare-handed,

那个穿白衣服的男人微笑着，赤手而立。

Our cheesecloth gauntlets neat and sweet,

我们用粗棉布制成的护手既美观又实用。

The throats of our wrists brave lilies.

我们手腕上的那些“勇敢的百合花”……

He and I

他和我




Have a thousand clean cells between us,

我们之间有一千个纯净的细胞……

Eight combs of yellow cups,

八把黄色杯状的梳子，

And the hive itself a teacup,

而那个蜂巢本身，就像一个茶杯一样。

White with pink flowers on it.

白色，上面开着粉红色的花朵。

With excessive love I enameled it

我怀着满溢的爱为它上了釉。




Thinking 'Sweetness, sweetness'.

心里一直在想着“真甜啊，真甜啊”。

Brood cells gray as the fossils of shells

这些卵细胞呈灰色，就像贝壳的化石一样。

Terrify me, they seem so old.

真吓人，它们看起来实在太老了。

What am I buying, wormy mahogany?

我到底买的是什么啊？难道是那种含有虫子的桃花心木吗？

Is there any queen at all in it?

里面到底有没有女王呢？




If there is, she is old,

如果有的话，那她也已经年纪很大了。

Her wings torn shawls, her long body

她的翅膀仿佛被撕碎的披肩，她那修长的身躯……

Rubbed of its plush—

它的柔软触感消失了……

Poor and bare and unqueenly and even shameful.

贫穷、简陋、缺乏王者风范，甚至令人羞愧。

I stand in a column
EPUB...
我站在那一排人当中。




Of winged, unmiraculous women,

那些拥有翅膀、却并非拥有超自然力量的女性们……

Honey-drudgers.

采蜜者。

I am no drudge

我可不是那种吃苦耐劳的人。

Though for years I have eaten dust

尽管这些年来我一直在默默无闻地生活着。

And dried plates with my dense hair.

还有那些被我的浓密头发弄得干枯的盘子。




And seen my strangeness evaporate,

看着我的怪异之处逐渐消失，

Blue dew from dangerous skin.

来自危险皮肤的蓝色露水。

Will they hate me,

他们会恨我吗？

These women who only scurry,

那些只会慌慌张张地奔来奔去的妇女们……

Whose news is the open cherry, the open clover?

那些开放着的樱桃、那些盛开的三叶草，究竟是谁的消息呢？




It is almost over.

一切都快要结束了。

I am in control.

我掌控着一切。

Here is my honey-machine,

这就是我的“甜蜜机器”。

It will work without thinking,

它会自动运行，无需人工干预。

Opening, in spring, like an industrious virgin

在春天开放，宛如一位勤奋的处女。




To scour the creaming crests

奋力攀登那些波峰最高的部位

As the moon, for its ivory powders, scours the sea.

就像月亮用它那象牙般的粉末擦拭着大海一样。

A third person is watching.

有第三个人在观看。

H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bee-seller or with me.

他与那个卖蜜蜂的人以及我都没有任何关系。

Now he is gone

现在他已经离开了。




In eight great bounds, a great scapegoat.

被当作替罪羊，承受了巨大的代价。

Here is his slipper, here is another,

这是他的拖鞋，另一只也在这里。

AEPUB...nd here the square of white linen

而这里，就是那块白色亚麻布的平方部分。

He wore instead of a hat.

他没有戴帽子，而是戴了别的东西。

He was sweet,

他很贴心、很温柔。




The sweat of his efforts a rain

他辛勤努力的成果，犹如一场甘霖。

Tugging the world to fruit.

牵引着世界走向繁荣与成果。

The bees found him out,

蜜蜂们发现了他的秘密。

Molding onto his lips like lies,

这些谎言仿佛粘在了他的嘴唇上，无法摆脱。

Complicating his features.

这使得他的五官显得更加复杂。




They thought death was worth it, but I

他们认为这样的死亡是值得的，但我却不这么认为。

Have a self to recover, a queen.

拥有一个需要被拯救的自我，一位女王。

Is she dead, is she sleeping?

她是死了，还是在睡觉？

Where has she been,

她去哪里了？

With her lion-red body, her wings of glass?

她那狮子般的红色身躯，还有那由玻璃制成的翅膀……




Now she is flying

现在，她正在飞翔。

More terrible than she ever was, red

比她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可怕，通红一片……

Scar in the sky, red comet

天际的伤痕，红色的彗星

Over the engine that killed her—

就在那台夺去她生命的发动机之上……

The mausoleum, the wax house.

陵墓，那座用蜡制成的房子。

6 October 1962

1962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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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群

1962-10-7

1962年10月7日



有人在我们镇上射什么东西——

嘭嘭闷响，在周日的街上。

嫉妒能撞开血闸，

能造出黑色的玫瑰。

他们在射谁？




刀刃所向，是你

在滑铁卢，滑铁卢，拿破仑，

你短短的背上隆起厄尔巴岛，

雪，领导它铮亮的刀具

一群群，说着“嘘！”




嘘！这些是和你对弈的象棋人，

静止的象牙塑像。

泥浆随喉咙蠕动，

法兰西靴底的踏脚石。

镀金的粉红俄国圆顶在贪婪的熔炉里




熔化，飘落。云朵，云朵。

于是蜂群成球，抛家

七十英尺[image: 1英尺约为0.30米。]​，躲进一棵黑松。

非射下来不可。嘭！嘭！

必须把它射下来。砰！砰！

它笨到把子弹当成了雷。

它觉得那是上帝的声音

在赦免那狗喙，狗爪，狗的狞笑，

黄色的腰腿，成群狗腿之一，

冲它的象牙骨头狞笑

像狗群、狗群，像所有人一样。




蜂已飞这么远。七十英尺高！

俄国，波兰，德国！

温和的山丘，不变的紫红色

田野缩成便士一枚

田野被压缩成了一便士的面积

旋到河里，那条被越过的河。




蜂争辩着，在它们的黑球里，

一飞翔的刺猬，浑身是刺。

那灰手人在他们的梦中蜂窝下

站着，这蜂房车站，

火车都忠实地沿钢铁弧线




离站进站，跑在没有尽头的国度。

嘭！嘭！它们肢解

落下，到一丛常春藤里。

战车手，骑从，伟大的军团到此为止！

碎红布一块，拿破仑！




最后的胜利徽章。


  
  
过冬

1962-10-9

1962年10月9日



这悠闲的时节，无事可做。

我转过了助产师的提取器，

我有自己的蜂蜜，

六罐，

酒窖里的六只猫眼，




在无窗的黑暗里过冬

在房子中心

挨着上一个租户的臭果酱

和空闪闪的瓶子——

某某先生的杜松子酒。




这是我从没进过的房间。

这是我从来无法呼吸的房间。

黑被捆在这儿像蝙蝠，

没光

只有电筒和昏昏




打在骇人物体上的中国黄——

黑色的愚钝。腐朽。

占有。

是它们拥有着我。

不残忍也不冷漠，




无知罢了。

于蜜蜂这是坚持的时节——蜂

那么慢，哪是我认识的它们，

列队如士兵

像士兵一样排成队列

朝糖浆罐行进

向糖浆罐方向前进




去补上我取走的蜜。

泰莱[image: “泰莱”，指英国制糖公司“泰莱公司”（Tate & Lyle）。]​糖支撑着它们，

被精炼的雪。

它们靠泰莱糖活，不是花朵。

糖吃下去。寒气来临。




眼下它们聚集成球，

黑色的

心智对抗所有的白。

雪的笑容是白的。

它自我铺展，一英里长的梅森[image: “梅森”，德国瓷器品牌，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瓷器品牌。]​瓷器，




在暖日里，它们

只能把死者往里头搬。

蜂都是女人，

侍女和身段修长的皇家贵妇。

她们已摆脱男人，




那些又笨又钝的失足者，野人。

冬天是女人的——

EPUB...ass="content">那女人，还织着毛线，

在西班牙胡桃木做的摇篮边，

身体是寒冷中的球茎，哑得无法思考。




蜂房能存下来么？这些剑兰

能顺利封存它们的火

再迈入另一年么？

它们尝着是什么滋味？圣诞玫瑰？

蜂在飞。它们品尝春天。

Wintering

越冬

This is the easy time, there is nothing doing.

现在正是最轻松的阶段，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I have whirled the midwife's extractor,

我使用过助产士用的吸奶器。

I have my honey,

我有我的爱人，

Six jars of it,

六罐这种东西。

Six cat's eyes in the wine cellar,

酒窖里摆放着六只猫眼石。




Wintering in a dark without window

在没有窗户的黑暗环境中过冬

At the heart of the house

位于房子的中心位置

Next to the last tenant's rancid jam

在倒数第二个租户留下的那罐发酸的果酱旁边……

And the bottles of empty glitters—

还有那些空荡荡、闪闪发光的瓶子……

Sir So-and-so's gin.

某某爵士的杜松子酒。




This is the room I have never been in.

这就是我从未进去过的那个房间。

This is the room I could never breathe in.

这就是那个让我根本无法呼吸的房间。

The black bunched in there like a bat,

那些黑色的东西像蝙蝠一样聚集在那里。

No light

没有光线

But the torch and its faint

但是那支火炬，以及它发出的微弱光芒……




Chinese yellow on appalling objects—

将中国黄色运用在那些令人厌恶的物件上……

Black asininity. Decay.

黑得如同地狱一般。腐朽。

Possession.

占有。

It is they who own me.

其实是他们拥有着我。

NeitheEPUB...r cruel nor indifferent,

既不残忍，也不冷漠。




Only ignorant.

只是缺乏知识而已。

This is the time of hanging on for the bees—the bees

现在正是紧握机会、抓住机会的时候——那些机会，就像蜜蜂一样。

So slow I hardly know them,

速度太慢了，我几乎都认不出它们来。

Filing like soldiers

像士兵一样整齐地排队提交文件

To the syrup tin

放入糖浆罐中




To make up for the honey I’ve taken.

为了弥补我拿走的那些蜂蜜。

Tate and Lyle keeps them going,

泰特与莱尔公司一直在维持着它们的运营。

The refined snow.

那些经过净化处理的雪。

It is Tate and Lyle they live on, instead of flowers.

他们靠的是泰特与莱尔公司提供的收入，而不是鲜花。

They take it. The cold sets in.

他们拿走了它。寒冷随之降临了。




Now they ball in a mass,

现在它们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一起。

Black

黑色

Mind against all that white.

真受不了那些白色的东西……

The smile of the snow is white.

雪的微笑是白色的。

It spreads itself out, a mile-long body of Meissen,

它蜿蜒延伸，形成了一段长达一英里的迈森陶器带。




Into which, on warm days,

在温暖的日子里，人们会走进其中……

They can only carry their dead.

他们只能带着自己的死者前行。

The bees are all women,

这些蜜蜂都是雌性。

Maids and the long royal lady.

女仆们，以及那位高贵的王后。

They have got rid of the men,

他们把那些男人都赶走了。




The blunt, clumsy stumblers, the boors,

那些笨拙而粗俗的人，那些粗野的人……

Winter is for EPUB...women—

冬天是属于女性的。

The woman, still at her knitting,

那个女人仍在继续织毛衣。

At the cradle of Spanish walnut,

在西班牙胡桃的发源地……

Her body a bulb in the cold and too dumb to think.

在寒冷中，她的身体就像一个冻僵的球体，完全无法思考任何事情。




Will the hive survive, will the gladiolas

这个蜂群能够生存下去吗？那些剑兰也能存活下来吗？

Succeed in banking their fires

成功扑灭了他们的火灾

To enter another year?

又要开始新的一年了？

What will they taste of, the Christmas roses?

这些圣诞玫瑰会带来什么样的味道呢？

The bees are flying. They taste the spring.

蜜蜂在飞舞，它们正在品味着春天的气息。

9 October 1962

1962年10月9日


[image: ]
《如今的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 Today），1956





	注释1：“泰莱”，指英国制糖公司“泰莱公司”（Tate & Lyle）。


	注释2：“梅森”，德国瓷器品牌，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瓷器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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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1962-10-11

1962年10月11日



首先，你是符合条件的人吗？

你戴不戴

玻璃眼珠，假牙或拐杖，

支架或吊钩，

橡胶胸或橡胶胯，




表明有东西没了的缝针？没，没有？那

我们怎么给你东西？

别哭。

张开手。

空的？空的。这儿有只手




能补上，还愿意

端茶倒水，捋走头痛

要它做什么都行。

你可愿意娶它？

它保证




临终时为你合上眼睛

溶解忧愁。

我们用盐研制的新一批产品。

我看你什么也没穿。

这套衣服如何——




黑的，硬，但挺合身的。

你可愿意娶它？

它防水，防震，防

火和砸透房顶的炸弹。

信我，他们会让你穿着它下葬。




现在你头，恕我直言，是空的。

我有合适的推荐。

来，亲爱的，从柜子里出来。

嗯，那个你觉得如何？

开始光得像纸

刚开始，它的光泽就像纸张一样。




但过二十五年她会变银，

过五十年，会变金。

活娃娃一个，怎么看都是。

会缝纫，会做饭，

会说啊说啊说的。




管用，绝对没任何问题。

你有窟窿，它就是膏药。

你有眼睛，它就是图像。

小伙子，它是你最后的依靠。

你可愿意娶它，娶它，娶它。

你愿意娶它吗？愿意娶它吗？真的愿意娶它吗？

The Applicant

申请人

First, are you our sort of person?

首先，你是不是属于我们这类人呢？

Do you wear

你会佩戴它吗？

A glass eye, false teeth or a crutch,

EPUB..."wr-translation content">假眼、假牙，或是拐杖……

A brace or a hook,

一个支架或一个挂钩……

Rubber breasts or a rubber crotch,

橡胶制成的乳房或橡胶制成的生殖器部位……




Stitches to show something's missing? No, no? Then

那些针脚是用来表示某样东西缺失了吗？不，不是这样的吧？那么……

How can we give you a thing?

我们怎么可能把某样东西送给您呢？

Stop crying.

别哭了。

Open your hand.

张开你的手。

Empty? Empty. Here is a hand

空了？确实空了。来，让我帮你拿一下。




To fill it and willing

愿意去填补它。

To bring teacups and roll away headaches

带来茶杯，消除头痛烦恼

And do whatever you tell it.

然后按照你的指示去做任何事情吧。

Will you marry it?

你会接受它吗？你会嫁给它吗？

It is guaranteed

这是有保障的。




To thumb shut your eyes at the end

到最后还是选择闭目不看。

And dissolve of sorrow.

让悲伤也随之消散吧。

We make new stock from the salt.

我们用这种盐来制作新的产品。

I notice you are stark naked.

我注意到你一丝不挂。

How about this suit—

这套西装怎么样？




Black and stiff, but not a bad fit.

颜色为黑色，质地也比较硬，但佩戴起来还是挺合适的。

Will you marry it?

你会接受它吗？你会嫁给它吗？

It is waterproof, shatterproof, proof

它具有防水、防碎的功能。

Against fire and bombs through the roof.

在枪林弹雨之中，依然奋勇前进。

Believe me, they’ll bury you in it.

EPUB...s="wr-translation content">相信我，他们会把你埋在里面的。




Now your head, excuse me, is empty.

现在，恕我直言，你的头脑一片空白。

I have the ticket for that.

我有那张票。

Come here, sweetie, out of the closet.

过来吧，亲爱的，别躲在柜子里了。

Well, what do you think of that?

那么，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Naked as paper to start

一开始一文不名。




But in twenty-five years she’ll be silver,

但二十五年后，她的头发就会变成银白色了。

In fifty, gold.

五十年后，黄金就会变得重要起来。

A living doll, everywhere you look.

活生生的玩偶，无论你往哪里看，到处都是。

It can sew, it can cook,

它能缝纫，也能做饭。

It can talk, talk, talk.

它能不停地说话、说话、说话。




It works,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it.

它确实有效，没有任何问题。

You have a hole, it's a poultice.

你身上有个洞，可以用膏药来敷。

You have an eye, it's an image.

你有一只眼睛，而眼睛所看到的就是图像。

My boy,it's your last resort.

孩子，这应该是你的最后手段了。

Will you marry it, marry it, marry it.

你会嫁给他吗？你会嫁给他吗？你会嫁给他吗？

11 October 1962

1962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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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

1962-10-12

1962年10月12日



你不行了，你不行了

这下，黑色的鞋子

在里面我脚一样住了

三十年，可怜又苍白

几乎不敢呼吸也不敢阿嚏




爸爸，我得把你杀了。

没来得及你就死了——

大理石的重量，一袋子上帝，

恐怖的雕像，一根灰色的脚趾

大得像弗里斯科海狗




一颗脑袋在怪异的大西洋里

把豆绿倒在蓝上

在离开美丽瑙塞特的地方。

我常祈祷能把你找回

啊，你。[image: 原文为德语。]​




操德国口音，在波兰那个

被战争、战争、战争的

压路机碾平的镇子。

可那镇子的名字却很普通。

我的波兰朋友




说有十几二十个呢。

所以我从来弄不清你

去过哪儿，根在哪儿，

跟你连话都说不上一句。

舌头卡在我下巴里了。




它卡进一个铁丝网陷阱。

我，我，我，我，[image: 原文为德语。]​

我几乎说不出话。

我觉得每个德国人都是你。

这语言下流




那火车头呀火车头

嚓嚓把我像犹太人一样带走。

犹太人，去达豪、奥斯维辛和贝尔森[image: 德国纳粹囚禁和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分别位于德国、波兰、德国。]​。

我开始像犹太人那样讲话。

我想做犹太人也不是不成。




提洛尔的雪，维也纳清啤

不算顶顶纯正。

不能算是绝对纯正的。

凭我的吉卜赛女祖我古怪的运气

和我的塔罗牌，我的塔罗牌

我真跟犹太人沾亲也没准。




我一直都怕你，


  
  
美杜莎

1962-10-16

1962年10月16日



那嘴塞似的石岬外，

眼睛被白棍拉转，

耳杯子盛起海的语无伦次，

你安顿你慑人的脑袋——上帝之球，

仁慈的晶状体，




你的傀儡们

在我龙骨的影子里增殖它们狂野的细胞，

心脏般推挤而过，

正中心是红色圣痕，

乘着激流到最近的出发点，




拖着它们的耶稣长发。

不知，我逃过了吗？

我的思绪向你蜿蜒，

长藤壶的老脐带，大西洋电缆，

似能神奇地自我修复，保养完善。




无论如何，你总在那儿，

我字行末端颤抖的气息，

水弧跃向

我的水棒，炫目，感激，

抚摩，吮吸。




我没呼唤过你。

我根本没呼唤过你。

不过，不过

你还是冒着蒸气过海来找我，

胖红红的，一只让活蹦乱跳的




情人们瘫痪的胎盘。

眼镜蛇之光

从吊钟花的血钟里挤掉

呼吸。我吸不到气，

死了，一文不名，




曝光过度，像张X光片。

你以为你是谁？

一块圣餐饼？鲸脂玛利亚么？

你身上我一口也不会咬的，

我住的瓶子，




阴森的梵蒂冈。

热咸味儿我恶心透了。

绿得像阉人，你的祝福

冲我的罪孽咝咝咝咝。

滚，滚开，鳗鱼触须！




你我没半点瓜葛。

Medusa

美杜莎

Off that landspit of stony mouth-plugs,

在那些由坚硬岩石构成的岬角之上……

Eyes rolled by white sticks,

眼睛被白色的棍子弄得转来转去……

Ears cupping the sea's incoherences,

双耳倾听着大海那纷乱无序EPUB...的声音……

You house your unnerving head—God-ball,

你将那个令人不安的“头颅”——也就是那个被称为“上帝之球”的东西——藏在了自己的体内。

Lens of mercies,

仁慈之眼，




Your stooges

你的走狗们

Plying their wild cells in my keel's shadow,

它们在我的船体阴影中肆意活动、自由游动……

Pushing by like hearts,

像心灵一样相互推动着……

Red stigmata at the very center,

正中央有红色的印记。

Riding the rip tide to the nearest point of departure,

顺着这股潮流，前往最近的出发点吧。




Dragging their Jesus hair.

他们拖着那些长长的头发。

Did I escape, I wonder?

我想知道，我是否已经逃脱了？

My mind winds to you,

我的思绪总是不由自主地转向你。

Old barnacled umbilicus, Atlantic cable,

那布满老茧的肚脐，大西洋海底电缆……

Keeping itself, it seems, in a state of miraculous repair.

它似乎始终处于一种能够自我修复的神奇状态之中。




In any case, you are always there,

无论如何，你始终都在我身边。

Tremulous breath at the end of my line,

我在说完这句话后，呼吸变得颤抖起来……

Curve of water upleaping

水花飞溅的曲线

To my water rod, dazzling and grateful,

致我的鱼竿——如此耀眼，又如此令我心存感激……

Touching and sucking.

触摸并吮吸。




I didn't call you.

我没有给你打电话。

I didn't call you at all.

我根本没有给你打电话。

Nevertheless, nevertheless

然而，尽管如此……

You steamed to me over the sea,

你穿越大海，来到了我的身边。

Fat and rEPUB...ed, a placenta

又肥又红，这就是胎盘。




Paralysing the kicking lovers.

让那些喜欢踢腿的人陷入瘫痪。

Cobra light

眼镜蛇式照明装置

Squeezing the breath from the blood bells

从那些血液构成的“铃铛”中榨取生命的气息……

Of the fuchsia. I could draw no breath,

关于那种紫红色的花……我简直无法呼吸。

Dead and moneyless,

既死了又身无分文，




Overexposed, like an X-ray.

过度曝光了，就像被X光照射一样。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你以为自己是谁啊？

A Communion wafer? Blubbery Mary?

圣体饼？布卢贝里玛丽蛋糕？

I shall take no bite of your body,

我不会咬你的身体一口。

Bottle in which I live,

我居住的“瓶子”……




Ghastly Vatican.

可怕的梵蒂冈。

I am sick to death of hot salt.

我受够了这种热盐。

Green as eunuchs, your wishes

愿望如同太监一般毫无希望……

Hiss at my sins

因我的罪过而对我发怒

Off, off, eely tentacle!

快走开，快走开，那些像鳗鱼触手一样的东西！




There is nothing between us.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16 October 1962

1962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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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卒

1962-10-17

1962年10月17日



我的夜汗是他早餐盘上的油。

同样的轮载蓝雾标牌被推送到位

和同样的树和墓石一起。

这钥匙哗啦的家伙，

就这点能耐？

就只有这点本事吗？




我已被下药，强奸。

七小时不省人事被送进一只

黑麻袋里

我在那儿休息，胎儿或猫

他梦遗的杠杆。




有东西没了。

我的安眠胶囊，我的红蓝齐柏林飞艇

把我从可怕的高度抛落。

甲壳被粉碎，

我摊在那儿对着鸟喙。




喔，小螺丝锥子——

这纸一样的日子已开满了洞！

他一直用香烟烫我，

假装我是个粉爪的女黑人。

我是我自己。这还不够。




高烧滴落，在我发间僵住。

我肋骨显露。我吃了什么？

谎言和微笑。

天当然不是那颜色，

草当然该荡漾起伏。




整天，用烧过的火柴棍粘成教堂，

我梦见的完全是另一个人。

他呢，为这颠覆行径，

伤害我，凭他

那一身伪诈的盔甲，




他张张高冷的失忆面具。

我怎么来的这儿？

刑期未决的犯人，

我有各种死法——

吊死，饿死，烧死，钩死。




我想象他

痿得像遥远的雷，

在他影子里我吃完了我的鬼魂口粮。

我但愿他或死或走。

那看起来，是不可能的。




那倒也自在。没高烧可吃

黑暗能怎样？

没眼睛可刺

光能怎样，没了我呢，他又

能怎样，怎样，怎样？

The Jailer

狱卒

My night sweats grease his breakfast plate.

我的夜间盗汗使得他的早餐盘子上沾满了油脂。

The same placard of blue fog is wheeled into position

同样的、由蓝色雾气构成的标识也被推到了指定的位置。

With the same trees and headstones.

同样的树木，同样的墓碑。

Is that all he can come up with,

他就只会想到这些吗？

<EPUB...p class="content">The rattler of keys?
那个钥匙发出的叮当声？




I have been drugged and raped.

我被人下药后遭到了强奸。

Seven hours knocked out of my right mind

七个小时让我彻底失去了理智。

Into a black sack

被装进一个黑色的袋子里

Where I relax, foetus or cat,

在我放松休息的地方，无论是胎儿还是猫咪……

Lever of his wet dreams.

实现他那些淫梦的工具。




Something is gone.

有些东西不见了。

My sleeping capsule, my red and blue zeppelin

我的睡眠胶囊，那艘红蓝相间的飞艇……

Drops me from a terrible altitude.

让我从极高的高度坠落下去。

Carapace smashed,

外壳被撞碎了。

I spread to the beaks of birds.

我附着在鸟的喙部上。




O little gimlets—

哦，那些小小的螺丝钉啊……

What holes this papery day is already full of!

这个虚无缥缈的日子，已经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漏洞与缺陷……

He has been burning me with cigarettes,

他一直用香烟烫我。

Pretending I am a negress with pink paws.

假装自己是一只有着粉色爪子的黑人女性。

I am myself. That is not enough.

我就是我本身。但这还不够。




The fever trickles and stiffens in my hair.

这种发热感逐渐蔓延，让我的头发变得僵硬起来。

My ribs show. What have I eaten?

我的肋骨都露出来了……我到底吃了什么啊？

Lies and smiles.

谎言与微笑。

Surely the sky is not that color,

天空肯定不是那种颜色的吧。

Surely the grass should be rippling.

草地上的草肯定应该会随风摇曳、形成波纹才对。




All day, gluing my church of burnt matchsticks,

一整天，我都在把那些烧焦的火柴棍粘在一起，试图搭建我的“教堂”。

I dream of someone else entirely.

我梦中的那个人，其实完全是另一个人。

And he, for this subversion

而他，正是为了这种颠覆行为……

<EPUB...p class="content">Hurts me, he
这让我很伤心，他……

With his armor of fakery,

他披着这层虚假的外衣，




His high cold masks of amnesia.

他那高傲冷漠的外表，其实只是用来掩饰自己的失忆症状罢了。

How did I get here?

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Indeterminate criminal,

不确定性质的犯罪行为

I die with variety—

我是在充满多样性的环境中逝去的……

Hung, starved, burned, hooked.

饥饿、干渴、灼伤……还有上瘾的痛苦。




I imagine him

我想象着他的样子。

Impotent as distant thunder,

就像远处的雷声一样无力，毫无作用。

In whose shadow I have eaten my ghost ration.

在谁的阴影之下，我吃着那些微不足道的口粮度日。

I wish him dead or away.

我希望他死掉或者离开。

That, it seems, is the impossibility.

看来，这就是那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That being free. What would the dark

既然那是自由……那么黑暗又意味着什么呢？

Do without fevers to eat?

在没有发烧的情况下也可以进食吗？

What would the light

那光芒会带来什么呢？

Do without eyes to knife, what would he

如果没有眼睛，他还怎么用刀呢？

Do, do, do without me.

没有我也可以，真的可以。

17 October 1962

1962年10月17日


[image: ]
《水壶》（Kettle），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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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博斯[image: 莱斯博斯岛（Lesbos），古希腊女诗人萨福曾居住的地方；据传萨福身边环绕着慕名来自各地的少女，萨福教她们诗与音乐，极为亲近，“女同性恋”（lesbian）一词即由此而来。]​

1962-10-18

1962年10月18日



厨房里的恶毒！

土豆咝咝咝咝。

土豆，嘶嘶嘶嘶……

彻底的好莱坞风，没窗，

荧光灯一亮一亮，抽得像要命的偏头痛，

门上是忸怩的纸条——

舞台幕布，寡妇的卷发。

我呢，亲爱的，是个病态的谎精，

我的孩子——看地上，脸朝下趴着，

松线的小木偶，就差把自己蹬不见了——

要不她怎会精神分裂，

脸这儿红那儿白，吓得不轻，

你把她的小猫塞到你窗外

什么水泥井之类的地方

任它们又拉又吐又叫，她听不见。

你说你受不了她，

这杂种是个女孩。

你像只破收音机，烧坏了电子管

避开了声音和历史，新的

静电噪音。

你说我该把小猫都淹死。真太难闻了！

你说我该把女儿淹死。

要是她两岁发疯，十岁就会割喉。

那婴儿笑了，那胖蜗牛，

在橘油布上亮兮兮的菱格子里。

你可以吃他。他是个男孩。

你说你丈夫没半点用处，

他的犹太妈妈护着他甜美的性器像护着珍珠。

你一个孩子，我两个。

我该坐在康沃尔[image: 康沃尔（Cornwall）是英国西南端的一个郡。]​的海石上梳头。

我该穿虎纹裤，该搞个外遇。

我们该在来世相遇，在空中相遇，

我，你。




这会儿，有股脂肪和婴儿大便的恶臭。

我昏昏沉沉，上一颗安眠药劲儿还没过。

烧菜的烟雾，地狱的烟雾

浮起我们的头，两个狠毒的对手，

我们的骨头，我们的发。

我叫你孤儿，孤儿。你病啦。

太阳给你溃疡，风给你结核。

你美丽过。


  
  
高烧103度

高烧，体温达到了103度。

1962-10-20

1962年10月20日



纯洁？是什么意思？

地狱的舌头

迟钝，迟钝如门口




喘着的那条迟钝的肥狗

刻耳柏洛斯的三条舌头。总也

舔不干净




那寒颤的肌腱，罪孽，罪孽。

火绒哭号。

蜡烛熄灭后




那除不掉的气味！

亲爱的，亲爱的，低矮的烟从我这儿

涌出像伊莎朵拉[image: 伊莎朵拉指美国舞蹈家伊莎朵拉·邓肯（Isadora Duncan, 1877—1927），她因自己的围巾卷入汽车轮中而死。]​的围巾，我真怕

这些东西像伊莎朵拉的围巾一样源源不断地涌出来，我真的好害怕……




有条围巾会缠进轮子卡住。

这阴郁的黄烟

自有生灭之道。它们不会升起，




只会绕地球缓缓地转

噎死年老的，顺从的

和童床里

和婴儿床里的那些东西一起




无力的温室婴儿，

把悬空花园吊在空中的

鬼似的兰花，




邪恶的豹！

辐射让它变白

在一小时内死掉。




在通奸者身上涂油

像涂广岛的灰，侵蚀着。

罪孽。罪孽。




达令，整夜

我都在闪烁，暗了，亮，暗了，亮。

床单越来越重像色鬼的吻。




三天。三夜。

柠檬水，鸡肉

水，水让我作呕。

水……水让我感到恶心。




对你或任何人我都太纯洁。

你的身体

伤我如世界伤害上帝。我是只灯笼——




脑袋是日本纸

这个“脑袋”是用日本纸制成的。

月亮，我的锻金皮肤

无限精致，无限昂贵。

我的热度没吓到你吧。还有光。

自成自在我是株巨大的山茶

焕发着，在收放，红生着红。


  
  
爱丽尔

1962-10-27

1962年10月27日



黑暗中的停滞。

接着，没有实质的蓝

泻出峭岩和远方。




上帝的母狮，

我们如此结为一体，

脚跟和膝盖的枢轴！——车辙




开裂而过，宛如

我抓不住的

棕色颈弧。




黑鬼眼的

浆果投下黑暗的

钩子——




口口黑甜的血，

阴影。

有别的什么




拖我穿过空气——

大腿，头发；

从脚跟落下的薄片。




洁白的

戈黛娃[image: 戈黛娃（Godiva），十一世纪英格兰伯爵夫人，传说她为劝丈夫减税而接受丈夫的刁难，裸身骑马过市。]​，我剥掉皮——

死手，死去的紧迫。




现在我

起沫成麦，海一闪光亮。

孩子的哭喊




在墙里融化。

我

是那支箭，




是那自杀的

露珠，与那冲动合一

飞进红色的




眼睛，那晨昼的大锅。

Ariel

阿里尔

Stasis in darkness.

黑暗中的停滞。

Then the substanceless blue

然后是那种毫无实质内容的蓝色……

Pour of tor and distances.

倾注力量与距离。




God's lioness,

上帝的母狮啊……

How one we grow,

我们该如何成长，

Pivot of heels and knees!——The furrow

脚跟与膝盖协同发力！——这就是动作的关键所在。




Splits and passes, sister to

分球与传球，彼此相伴而行。

The brown arc

那条棕色的弧线

Of the neck I cannot catch,

那条我根本抓不到的脖子……




Nigger-eye

黑眼睛
EPUB...
Berries cast dark

这些浆果呈现出深色的色调。

Hooks—

钩子……




Black sweet blood mouthfuls,

黑色的甜血，一口口地吞下……

Shadows.

阴影。

Something else

还有其他事情




Hauls me through air—

将我抛向空中……

Thighs, hair;

大腿、毛发……

Flakes from my heels.

我的脚后跟上掉皮了。




White

白色

Godiva, I unpeel—

戈迪瓦，我开始剥开了……

Dead hands, dead stringencies.

死手，死规则。




And now I

现在，我……

Foam to wheat, a glitter of seas.

从泡沫到麦田，海洋闪烁着光芒。

The child's cry

孩子的哭声




Melts in the wall.

会融化在墙壁中。

And I

还有我

Am the arrow.

我就是那支箭。




The dew that flies

会飞起来的露水

Suicidal, at one with the drive

具有自杀倾向，这种冲动与他们自身的本质融为了一体。

Into the red

出现亏损




Eye, the cauldron of morning.

眼睛，便是清晨的熔炉。

27 October 1962

1962年10月27日



	注释1：戈黛娃（Godiva），十一世纪英格兰伯爵夫人，传说她为劝丈夫减税而接受丈夫的刁难，裸身骑马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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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与烛台

1962-10-29

1962年10月29日



我是个矿工。帽灯炽蓝。

蜡似的钟乳

滴脂，变粗，土做的




子宫从它死气

子宫在它失去生命活力之后……

沉沉的倦燥中渗出的泪。

我被黑蝙蝠的氛围

我被那种阴森、黑暗的氛围所影响。




包裹，破烂披肩，

冷血的谋杀。

都李子般焊到我身上。

那些东西就像李子一样被焊在了我的身上。




冰钙成柱的古老

那些由冰钙形成的、呈柱状的古老结构

洞穴，古老的回声筒。

连蝾螈都是白的，




那些圣洁的神父。

还有鱼，那鱼——

天呐！它们是冰玻璃，




刀子的恶行，

一种食人鱼

宗教，从我的




活脚趾上喝第一份圣餐。

蜡烛

哽住，又恢复它低矮的高度，




它黄得令人振作。

喔宝贝，你怎么来的这儿？

喔小小胚胎

哦，那么小的胚胎……




在睡梦里，都记得

你交叉的姿势。

血在你体内盛开，




纯净，红宝石般。

痛

疼痛

叫醒你却不属于你。




宝贝，宝贝，

我让我们的洞里挂满了玫瑰，

有柔软的地毯——




最后的维多利亚文物。

让星星

让星星们……

直坠黑暗的原址，




让致残的

水银原子都滴进

那可怕的井，




只有你，是那么

坚实，让空间羡慕，依靠。

你是那马槽里的婴儿。

Nick and the Candlestick

EPUB...lass="wr-translation thirdTitle">尼克与烛台

I am a miner. The light burns blue.

我是一名矿工。灯光呈现出蓝色。

Waxy stalactites

蜡状的钟乳石

Drip and thicken, tears

泪水一滴一滴地落下，逐渐变得浓稠起来……




The earthen womb

这个泥土构成的“子宫”

Exudes from its dead boredom.

这种氛围中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无聊感。

Black bat airs

《黑蝙蝠》播出




Wrap me, raggy shawls,

用那些破旧的披肩把我包裹起来吧……

Cold homicides.

他杀案件。

They weld to me like plums.

它们紧紧地粘附在我身上，就像李子一样。




Old cave of calcium

古老的钙质洞穴

Icicles, old echoer.

冰柱啊，古老的回声使者……

Even the newts are white,

就连那些蝾螈也是白色的。




Those holy Joes.

那些神圣的家伙们。

And the fish, the fish—

还有那些鱼，那些鱼……

Christ! they are panes of ice,

天啊！那些其实就是冰块而已。




A vice of knives,

刀具所具有的缺陷……

A piranha

一条食人鱼

Religion, drinking

宗教、饮酒




Its first communion out of my live toes.

这是它第一次从我的脚趾间“溜出来”。

The candle

那支蜡烛

Gulps and recovers its small altitude,

它大口吞咽着空气，然后重新恢复到原来的高度。




Its yellows hearten.

它那黄色的色彩令人感到振奋。

O love, how did you get here?

哦，爱情啊，你究竟是如何来到这里的呢？

O embryo


  
  
拉撒路夫人

1962-10-23—10-29

1962年10月23日——10月29日



我又做了一遍。

每十年就有一年

我安排好的——




一种活生生的奇迹，我皮肤

亮得像纳粹灯罩，

我右脚




一块镇纸，

我有面无孔，一块优质

犹太麻布。




剥掉餐巾

把餐巾纸剥掉。

喔，我的敌人。

我吓人么？——




鼻子，眼坑，整副的牙齿？

这酸臭味儿

一天就会消失。




很快，很快被墓穴

很快，很快就被埋进了坟墓里。

吃掉的肉就会

回到我身上




我会是微笑的女人。

我才三十。

就像猫我能死九次。




这是第三次了。

这废物

十年就得销毁一次。




这百万根灯丝。

嘎吱嚼着花生的人成群

挤进来看




他们扒开我手脚——

好一场脱衣舞表演。

各位先生，女士




这是我双手

双膝。

我也许皮包骨头，




不过，我还是那个，那同一个女人。

这一次发生，我十岁。

那是个意外。




第二次我有意

第二次，我是故意这么做的。

坚持到底就不回来了。

我摇着闭着

我摇着头，双眼紧闭着。




像只贝壳。

他们就只能叫啊叫

摘下我身上的虫子像摘黏乎乎的珍珠。

死去

是一门艺术，和所有事一样。

我做得特别出色。




我做到那感觉像下了地狱。

我做到那感觉像真的。

我想你说我有使命在身也成。




在小房间就容易得很。

做了再保持不动也容易得很。

做了之后，想要保持不动其实也很容易。

光天化日下




演戏似的回来
EPUB...
装模作样地回来

到同样的地点，同样的面孔，同样残忍

愉快的叫声：




“奇迹！”

才会彻底把我打昏。

得付钱

必须付钱才行。




来看我的伤疤，得付钱

来听我的心——

它真的在跳。




得付钱，付一大笔钱

来聊一句、碰一下

来聊几句，碰一碰吧。

或拿一点血




一丝头发或一片衣料。

好，好，医生先生。

好，敌人先生。




我是你的大作，

我是你的珍宝，

融化成一声尖叫的




纯金宝贝。

我翻着烧着。

我一边翻动，一边燃烧着。

别以为我低估了你的用心深刻。




灰烬，灰烬——

你戳着搅着。

肉，骨头，那儿什么也没有——




一块肥皂，

一枚婚戒，

一颗填牙的金子。




上帝先生，路西法先生

小心

小心点。

小心。




灰烬里

在灰烬之中

我披着红发升起

吃男人像吃空气。

Lady Lazarus

拉撒路女士

I have done it again.

我又这么做了。

One year in every ten

每十年中有那么一年

I manage it—

我能够应付得来。




A sort of walking miracle, my skin

我的皮肤简直就像是一个行走中的奇迹。

Bright as a Nazi lampshade,

亮如纳粹时代的灯罩一般。

My right foot

我的右脚




A paperweight,

一个镇纸。

My face a featureless, fine

我的脸毫无特征，十分普通。

Jew linen.

犹太人使用的亚麻布。




Peel off the napkin

把餐巾纸撕掉。

O my enemy.

哦，我的敌人。

Do I terrify?——
EPUB...



The nose, the eye pits, the full set of teeth?

鼻子、眼窝，还有那一口完整的牙齿？

The sour breath

口臭问题

Will vanish in a day.

一天之内就会消失殆尽。




Soon, soon the flesh

很快，很快，肉体就会……

The grave cave ate will be

那座坟墓洞穴将会吞噬一切……

At home on me

在家里，对我来说也是如此。




And I a smiling woman.

而我，是一个面带微笑的女性。

I am only thirty.

我才三十岁而已。

And like the cat I have nine times to die.

就像那只猫一样，我也拥有九次死亡的机会。




This is Number Three.

这是第三个。

What a trash

真是垃圾。

To annihilate each decade.

每个十年都被彻底消灭。




What a million filaments.

真是数以百万计的细丝啊。

The peanut-crunching crowd

那些喜欢吃花生的人群

Shoves in to see

挤进去想看个究竟。




Them unwrap me hand and foot—

他们把我手脚上的包布都解开了……

The big strip tease.

那场大规模的脱衣表演。

Gentlemen, ladies

先生们，女士们




These are my hands

这就是我的双手。

My knees.

我的膝盖。

I may be skin and bone,

我可能已经瘦得皮包骨了，




Nevertheless, I am the same, identical woman.

然而，我依然是那个毫无改变的、一模一样的女人。

The first time it happened I was ten.

第一次发生这种事的时候，我才十岁。

It was an accident.

那只是一场意外。




The second time I meant

我第二次说的就是那个意思。

To last it out and not come back at all.


  
  
夜舞

1962-11-6

1962年11月6日



一个微笑掉进草地。

怎么挽回！

该如何挽回呢！




你的夜舞又会怎样

迷失自己。在数学里？




这样纯粹的跳跃，螺旋——

它们当然




永远遨游世界，我不会就那么

坐着被掏空了美，你天赐的

坐着，那些美好的东西就被夺走了……这些都是上天赐予你的啊。




小小的呼吸，你睡着时

那湿草味儿，百合，百合。




它们的肉没有关联。

自我的冷褶，马蹄莲，




和虎百合，装点着自己——

斑点，和一展炽热的花瓣。




彗星们

有这样一片太空要越过，




这样寒冷，惯忘。

于是你身姿片片飘落——




温暖，人性，然后它们粉红的光

淌血，剥离




穿过黑色的天国失忆。

为什么给我




这些灯火，这些祝福般

雪花般落下的行星




六角，纯白

落到我眼睛，唇，发际




触碰再融化。

没了影子。

影子消失了。

The Night Dances

《夜之舞蹈》

A smile fell in the grass.

草地上出现了一道微笑。

Irretrievable!

无法恢复！




And how will your night dances

那么，你的夜间舞蹈将会是如何进行的呢？

Lose themselves. In mathematics?

在数学领域里迷失方向？




Such pure leaps and spirals—

如此纯粹的跳跃与旋转……

Surely they travel

他们肯定是在旅行。




The world forever, I shall not entirely

这个世界，永远地，我无法完全将其掌握在手中……

Sit emptied of beauties, the gift

端坐其中，却失去了那些美好的馈赠……




Of your small breath, the drenched grass

在你那微弱的呼吸之中，那被雨水浸湿的草地……

Smell of your sleeps, lilies, lilies.

<EPUB...p class="wr-translation content">散发着你的气息，百合花香，浓浓的百合香。



Their flesh bears no relation.

他们的血缘关系并不密切。

Cold folds of ego, the calla,

冰冷而傲慢的自我，那种卡拉花……




And the tiger, embellishing itself—

而老虎，也在装饰自己……

Spots, and a spread of hot petals.

斑点，以及散落着的那些炽热的花瓣。




The comets

这些彗星

Have such a space to cross,

有这样一个需要穿越的空间……




Such coldness, forgetfulness.

如此冷漠，如此忘恩负义。

So your gestures flake off—

因此，你的那些手势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Warm and human, then their pink light

温暖而充满人情味，再加上他们散发出的粉红色光芒……

Bleeding and peeling

出血以及皮肤剥落




Through the black amnesias of heaven.

穿越那片黑暗而令人遗忘的天堂。

Why am I given

为什么我会得到这个？




These lamps, these planets

这些灯，这些行星

Falling like blessing, like flakes

像祝福一样飘落，像雪花一样轻轻落下……




Six-sided, white

六边形，白色

On my eyes, my lips, my hair

在我的眼睛上、我的嘴唇上、我的头发上……




Touching and melting.

令人感动，令人心软。

Nowhere.

没有任何地方。

6 November 1962

1962年11月6日


[image: ]
《七叶树坚果》（Horse Chestnuts），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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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公司

1962-11-14

1962年11月14日



两个。当然有两个。

现在看来再自然不过——

一个从不抬眼，眼球盖着眼皮

凸着，像布莱克的，

他展示




胎记，都是他的商标——

水烫出的疤，

秃鹰

赤裸的铜绿。

我是红肉。他的喙




侧着拍打：我还不是他的。

他告诉我我照拍得多糟。

他告诉我，那些

医院冰柜里的婴儿

看上去多甜，颈上

看起来多甜啊，戴在脖子上……




一道简单的褶边，

然后是打着棱皱的爱奥尼亚

死亡礼袍，

然后是两只小脚。

他不笑也不抽烟。




另一个又笑又抽。

头发很长也看似在理。

杂种

对闪光的小玩意手淫，

他想被人爱呢。




我镇定得很。

霜开出了花，

露亮成了星，

丧钟，

丧钟。




有人已完蛋。

Death & Co.

死亡与公司

Two, of course there are two.

两个，当然有两个。

It seems perfectly natural now—

现在看来，这一切似乎都再自然不过了。

The one who never looks up, whose eyes are lidded

那个从不抬头看人、双眼始终低垂着的人

And balled, like Blake’s,

然后像布莱克那样把它们揉成球状。

Who exhibits

谁会进行展示呢？




The birthmarks that are his trademark—

那些成为他标志性的特征……

The scald scar of water,

被热水烫伤后留下的疤痕……

The nude

裸体的人

Verdigris of the condor.

秃鹰的绿锈。

I am red meat. His beak

我是红肉动物。而他的喙……




Claps sidewise: I am not his yet.

侧拍手势：我还没有成为他的女朋友。

He tells me hoEPUB...w badly I photograph.

他告诉我，我的摄影技术有多差。

He tells me how sweet

他告诉我，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The babies look in their hospital

这些婴儿在医院里。

Icebox, a simple

冰箱，一个简单的东西……




Frill at the neck,

领口带有褶边装饰。

Then the flutings of their Ionian

然后，他们那伊奥尼亚式的轻快旋律便流淌了出来……

Death-gowns,

寿衣……

Then two little feet.

然后是两只小脚。

He does not smile or smoke.

他既不微笑，也不抽烟。




The other does that,

另一个就是这么做的。

His hair long and plausive.

他的头发又长又浓密。

Bastard

私生子

Masturbating a glitter,

自慰时使用亮片……

He wants to be loved.

他渴望被爱。




I do not stir.

我不会搅拌。

The frost makes a flower,

霜冻造就了一朵花。

The dew makes a star,

露珠汇聚成了一颗星星。

The dead bell,

那敲响后便再无声响的钟……

The dead bell.

死钟。




Somebody's done for.

有人要倒霉了。

14 November 1962

1962年11月14日


[image: ]
《剑桥：山墙与烟囱之景》（Cambridge: a View of Gables and Chimney-pots），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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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树

冬日里的树木

1962-11-26

1962年11月26日



潮湿的夜墨淡出破晓的蓝。

雾做的吸墨纸上，树

像一幅植物素描——

记忆生长，圈圈连绵，

一连串的婚宴。




不知堕流也不知毒怨，

它们比女人真实，

能轻松开花结籽！

尝着不生双脚的风，

半身没入历史——




都生满羽翼，超脱了现世。

如此，它们便是勒达。

喔，叶子与甜蜜之母。

这些皮埃塔[image: 皮埃塔（piet`a），即圣母怜子像。]​是谁？

斑鸠的影子在吟唱，却无从安慰。

Winter Trees

冬日里的树木

The wet dawn inks are doing their blue dissolve.

那些湿漉漉的晨色正在逐渐褪去，呈现出蓝色。

On their blotter of fog the trees

在那些被雾气笼罩的树木上……

Seem a botanical drawing

看起来像是一幅植物学绘图。

Memories growing, ring on ring,

回忆不断涌现，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出来……

A series of weddings.

一系列婚礼。




Knowing neither abortions nor bitchery,

既不懂堕胎，也不懂如何抱怨发牢骚，

Truer than women,

比女人还要诚实……

They seed so effortlessly!

它们播种起来简直毫不费力！

Tasting the winds, that are footless,

品尝那些无实体的风……

Waist-deep in history—

深陷历史的洪流之中……




Full of wings, otherworldliness.

充满力量，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In this, they are Ledas.

在这方面，她们就如同勒达一般。

O mother of leaves and sweetness

啊，那些象征着绿意与甜蜜的事物啊……

Who are these pietàs?

这些“圣母怜子像”到底是谁创作的？

The shadows of ringdoves chanting, but easing nothing.

鸽子的鸣叫声在空气中回荡，但却无法缓解任何痛苦。

26 November 1962

1962年11月26日



	注释1：皮埃塔（piet`a），即圣母怜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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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利亚

1962-12-1

1962年12月1日



他们会出现吗，

这些有钢铁躯干

翼肘，空着




眼洞等大朵的

云来赋予表情的人，

这些超人！——




我的孩子是一根钉子

被敲啊敲。

在他的油脂里尖叫




骨头嗅着距离。

骨头通过气味来感知距离。

我，快要灭绝，

他三颗牙齿




拿我的拇指试刀——

还有那星，

那古老的故事。




巷子里我遇见羊和马车，

红土地，母血。

喔，吃人




如光线的你们，放过

这一面

镜子，让它平安




不被鸽子的毁灭救赎，

所谓荣耀

力量，荣耀。

Brasilia

巴西利亚

Will they occur,

这些事情真的会发生吗？

These people with torsos of steel

这些拥有钢铁般强健躯体的人

Winged elbows and eyeholes

带翼的肘部与眼洞




Awaiting masses

等待大众的到来……

Of cloud to give them expression,

用云朵来赋予它们形态，

These super-people!—

这些超人啊！——




And my baby a nail

而我的宝宝，就像一颗钉子一样……

Driven, driven in.

被驱使着，被迫前进。

He shrieks in his grease

他在油脂中发出尖锐的叫声。





  
  
雾中羊

1962-12-2; 1963-1-28

1962年12月2日；1963年1月28日



山岭踏入白茫。

群山踏入茫茫的白茫茫之中。

人或星星，

悲伤注视着我，我让他们失望。




火车留一线气息。

喔，慢

哦，慢一点。

铁锈色的马儿，




马蹄，忧伤的钟声——

整一早晨

整个早晨都在忙这些事。

早晨都在变暗，




一朵被遗弃的花。

我的骨头攥着股沉静，遥远的

旷野融化我心。




他们威胁

让我穿越到一座天堂

无星无父，一潭黑水。

Sheep in Fog

在迷雾中迷失方向的羊群

The hills step off into whiteness.

那些小山逐渐变成了白色。

People or stars

人类或星辰

Regard me sadly, I disappoint them.

他们看着我，满脸遗憾，因为他们觉得我让他们失望了。




The train leaves a line of breath.

火车驶离时，会留下一串白色的尾气。

O slow

太慢了……

Horse the color of rust,

一匹颜色呈锈色的马……




Hooves, dolorous bells—

蹄子，那些令人痛苦的铃声……

All morning the

一整个上午，

Morning has been blackening,

早晨的天色已经渐渐变暗了。




A flower left out.

一朵被遗忘在外的花。

My bones hold a stillness, the far

我的骨骼保持着一种静止的状态，那种遥远的宁静……

Fields melt my heart.

田野让我心生感动。




They threaten

他们在进行威胁。

To let me through to a heaven

让我进入那片天堂。

Starless and fatherless, a dark water.

没有星星，也没有父亲，一片漆黑的水面。

2 December 1962, 28 January 1963

1962年12月2日，1963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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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

1963-1-28

1963年1月28日



你清澈的眼睛是绝美无二的东西。

填满它我想用色彩和鸭子，

样样新奇，名字




都由你默想的动物园——

四月的雪莲，水晶兰，

小小的




没有皱纹的茎，

影像只应

图像仅应如此显示。

华贵而典雅的池塘




而不是这拧着

焦躁的双手，这暗得

不闪一星的天花板。

Child

孩子

Your clear eye is the one absolutely beautiful thing.

你那清澈的眼睛，才是真正美丽的东西。

I want to fill it with color and ducks,

我想用色彩和鸭子来填充它。

The zoo of the new

新的动物园




Whose names you meditate—

你默念着那些人的名字……

April snowdrop, Indian pipe,

四月雪花莲、印度风铃草……

Little

小小的




Stalk without wrinkle,

笔直地生长，毫无弯曲之处……

Pool in which images

用于存储图像的池

Should be grand and classical

应该既宏伟又古典。




Not this troublous

千万别选这个麻烦不断的选项。

Wringing of hands, this dark

双手绞在一起，一片黑暗……

Ceiling without a star.

没有星星的天花板。

28 January 1963

1963年1月28日


[image: ]
《公牛》（Bull），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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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慈

1963-2-1

1963年2月1日



仁慈在我家悄悄游走。

仁慈女士，她人可真好！

她戒指上的蓝红宝石在扇扇

窗里冒烟，镜子里

都满起笑容。

他们都露出了笑容。




有什么能像孩子哭叫般真实？

兔子或许能叫得更野

但它没有灵魂。

仁慈说，糖能治愈一切。

糖是必要的流体，




它的结晶是一小贴膏药。

喔，仁慈，仁慈

贴心地捡着碎片！

我的日本丝绸，绝望的蝴蝶，

随时都可能被钉住，麻醉。




然后你来了，端着杯

热气缭绕的茶。

血的喷射是诗，

谁也没法阻止。

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一切。

你抱给我两个孩子，两朵玫瑰。

Kindness

善良

Kindness glides about my house.

善良的气息弥漫在我的家中。

Dame Kindness, she is so nice!

善良女士，她真是太好了！

The blue and red jewels of her rings smoke

她戒指上那些蓝宝石与红宝石仿佛在冒着烟。

In the windows, the mirrors

在那些窗户里，有镜子。

Are filling with smiles.

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What is so real as the cry of a child?

还有什么比孩子的哭声更真实呢？

A rabbit's cry may be wilder

EPUB...="wr-translation content">兔子的叫声或许会更加凄厉。

But it has no soul.

但它没有灵魂。

Sugar can cure everything, so Kindness says.

善良之人说，糖可以治愈一切。

Sugar is a necessary fluid,

糖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物质。




Its crystals a little poultice.

它的晶体有点像药膏。

O kindness, kindness

哦，善良啊，真正的善良……

Sweetly picking up pieces!

正温柔地拾起那些碎片呢……

My Japanese silks, desperate butterflies,

我的日本丝绸，那些焦急不安的蝴蝶……

May be pinned any minute, anesthetized.

随时都可能被固定住，然后被麻醉。




And here you come, with a cup of tea

你来了，还带了一杯茶。

Wreathed in steam.

笼罩在蒸汽之中。

The blood jet is poetry,

那股喷射而出的血液，宛如一首诗。

There is no stopping it.

已经无法阻止它了。

You hand me two children, two roses.

你把两个孩子、两朵玫瑰交给了我。

1 February 1963

1963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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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

1963-2-1

1963年2月1日



斧子

一劈，木头一响，

还有回音！

回音从中心

荡开，如群马。




树汁

涌出如眼泪，如那

奋力

奋力拼搏

在掉落，翻滚

白骷髅一样




被野草的绿牙噬咬的

岩石上

重展明镜的水。

多年后，我

在路上遇见它们——




干枯的言语，没有骑手，

嗒嗒不倦的蹄声。

由

由……负责

定定星辰，从那潭底

那些静止的星辰，就沉藏在那潭水的底部……

统治一生。

Words

话语

Axes

斧头

After whose stroke the wood rings,

在谁的击打之后，木头才会发出声响……

And the echoes!

还有那些回声……

Echoes traveling

回声在空气中传播……

Off from the center like horses.

像马一样偏离了中心位置。




The sap

树液

Wells like tears, like the

井水就像泪水一样……

Water striving

水往高处流

To re-establish its mirror

为了重新恢复它的镜像状态

Over the rock

濒临绝境




That drops and turns,

那种上下起伏、曲折前行的姿态……

A white skull,

一个白色的骷髅头……

Eaten by weedy greens.

被那些杂草般的绿色植物吃掉了。

Years later I

多年以后，我……

Encounter them on the road—

在路上遇到他们……




Words dry and riderless,

话语变得干枯无味，再无人倾听……

The indefatigable hoof-taps.

那永不停歇的蹄声……

While

虽然

From the bottom of the pool, fixed stars

从泳池的底部望去，那些恒星仿佛静止不动……

Govern a life.

掌控自己的生活。

1 February 1963

1963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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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

1963-2-5

1963年2月5日



这女人完美了。

她死去的




身体穿着成就的笑容，

衣着得体，才能绽放出笑容。

一种希腊式必然的幻象




在她托加袍的涡卷里流淌，

她赤裸的




脚似乎在说：

我们走这么远了，结束了。




死去的孩子各自蜷起，一条白蛇，

各自挨着小小的




奶壶，壶已空了。

她已把它们




叠回她体内像玫瑰的

花瓣合起当花园




僵硬而气味如血般

僵硬且散发着类似血液的气味

淌出夜花甜蜜而幽深的喉咙。

甜美的液体从那幽深而神秘的喉咙中流淌而出。




月亮无事可悲，

从骨帽里静静地注视。




这种事她早已习惯。

黑袍喀拉拉地拖着。

Edge

边缘

The woman is perfected.

这位女性堪称完美。

Her dead

她的死亡




Body wears the smile of accomplishment,

脸上洋溢着成就带来的喜悦。

The illusion of a Greek necessity

一种看似理所当然的错觉




Flows in the scrolls of her toga,

她的托加长袍在风中飘动……

Her bare

她赤裸的身体




Feet seem to be saying:EPUB...p>

脚似乎在诉说着……

We have come so far, it is over.

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Each dead child coiled, a white serpent,

每一个夭折的孩子，都化作了一条白色的蛇……

One at each little

每个小地方都放一个。




Pitcher of milk, new empty.

装牛奶的容器，现在是空的。

She has folded

她已经把东西折好了。




Them back into her body as petals

将它们像花瓣一样重新送回她的身体里。

Of a rose close when the garden

在花园里，那朵玫瑰近在咫尺……




Stiffens and odors bleed

会变硬，而且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From the sweet, deep throats of the night flower.

从那些夜花甜美而深沉的鸣叫声中……




The moon has nothing to be sad about,

月亮没有什么可悲伤的。

Staring from her hood of bone.

从她那由骨头构成的头罩中，目光直直地注视着前方。




She is used to this sort of thing.

她已经习惯了这类事情。

Her blacks crackle and drag.

她的黑发在阳光下发出噼啪的声响，而且显得十分粗糙、不顺滑。

5 February 1963

1963年2月5日



  [https://t.me/+WwC4dCWvXRdhOTNh]
  ©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获取更多电子书：https://t.me/+WwC4dCWvXRdhOTNh
  
   | ID：EPUB_20260428160408



  
  
[image: ]
（肖像习作：一个坐着的人）（Study of a Seated Figure），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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